《无名过客》

边关驿站，账本上每年都有一笔“无名过客”的马料钱，付了整整二十年。新来的驿丞沈砚决意查清此人是谁，却发现每一任查账的前任都离奇调走或暴毙。一本旧账，牵出朝中巨案；一个名字，掀动边关风云。当沈砚终于查出“无名”是谁时，他才明白——这笔钱，是有人用命在付。

第1集 无名过客

△ 边关驿站，暮色压着土墙。沈砚把一摞账册摊在桌上，柳七提灯进来。
柳七（探头）：新驿丞？这破地方三年换了五个，您能待满三个月算我输。
沈砚（不抬头）：账上有一笔，每年腊月廿三，马料钱三十两，领钱人一栏空着。
柳七（搓手）：那笔啊，老规矩了，年年都有，填不填的又不耽误您俸禄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不耽误俸禄，耽误我算账。这钱谁领的？
柳七（别开脸）：我哪知道，我就是个跑腿的，您问赵叔去。
沈砚（合上账册）：赵铁山是库房管事，领钱不必过他手？
柳七（嘴硬）：兴许……是过路的商队先赊着，回头再结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三十两，分毫不差，赊了二十年叫赊？
△ 柳七提灯的手抖了一下，灯油溅在账页上。
柳七（慌忙擦）：哎哟，您别问了！这驿站的风比刀子还利，有些账，翻出来是要见血的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我今天到任，第一件事就是把账翻明白。明天，我去问问周怀安。
柳七（脱口）：周大人？他调走前一夜，把自个儿的茶碗都砸了！
△ 沈砚脚步一顿，回头盯着柳七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茶碗砸了，账本留着——这钱，不是给活人的吧？
柳七（捂住嘴，声音发虚）：您……您当我没说。
△ 窗外，一声马嘶远远传来，柳七脸色刷白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集 二十年账

△ 驿站库房，晨光从破窗漏进来。沈砚搬出二十本旧账，按年份排开。
沈砚（翻页）：柳七，你来看，二十年，每年腊月廿三，三十两，一栏不空。
柳七（凑近）：我爹在的时候就送，我爹走了还送，这钱怕不是给鬼的。
沈砚（指账页）：你看这墨色，同一天同一笔，连笔锋都一样。
柳七（挠头）：您的意思是……一个人写的？
沈砚（摇头）：一个人写的，一个人领的，可领钱的人，二十年没换过手印。
△ 柳七翻到最底下一页，忽然停住。
柳七（声音变了）：这……这本里夹着一张纸条。
沈砚（接过）：字都糊了，只认得出三个字——别、查、了。
柳七（后退半步）：这字迹，是我爹的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你爹写的纸条，夹在账里，二十年没人动过。
柳七（急）：我爹就是个老驿卒，写这干啥！
沈砚（慢慢合上账本）：写这，是给查账的人看的。你爹，知道些什么。
柳七（红了眼）：我爹死那年我十岁，他就留了句话——驿站的账，别碰。
沈砚（把账本往怀里一收）：你爹不让碰，我偏要碰。
△ 门外，赵铁山端着一碗热茶进来，站在门槛上没动。
赵铁山（低声）：沈驿丞，那笔钱，是给一个……不能提名字的人。
沈砚（回头）：谁？
赵铁山（把茶碗往桌上一搁）：您再往下查，这碗茶，就是给我送行的。
△ 茶碗底磕在桌面上，裂了一道纹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集 前任之口

△ 周怀安家院门半掩，沈砚推门而入，院内落满枯叶。
沈砚（拱手）：周大人，晚辈沈砚，来接驿丞的印。
周怀安（背身浇花）：印在桌上，拿了就走，别问别的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我只问一件事——每年那笔无名马料钱，谁领的？
周怀安（水壶一顿）：你翻旧账了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翻了二十年，同一天，同一笔，分毫不差。
周怀安（放下水壶）：沈砚，你今年多大？
沈砚（微怔）：二十八。
周怀安（苦笑）：我二十八那年，也像你这么问过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那您问出什么了？
周怀安（别开脸）：问出我调令来得比回信还快。
沈砚（把账页拍在石桌上）：这钱不是人能领的——这话您对谁说过？
周怀安（猛地抬头）：你怎么知道这句话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因为您调走前一夜，在账房墙上写过，又刮了。
△ 周怀安手一抖，水壶脱手砸在青砖上。
周怀安（压着嗓子）：那笔钱，是买命的。买谁的命，我不知道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不知道，还是不敢说？
周怀安（转身往屋里走）：沈驿丞，你要是还想活着回京城——
沈砚（对着他背影）：我要是查出来了，第一个告诉您。
△ 周怀安停在门口，肩膀僵住。
周怀安（没回头）：后山第三棵老槐树下，埋着一只箱子。钥匙，在你驿站灶台底下。
沈砚（瞳孔一缩）：您藏了二十年？
周怀安（关门）：别谢我。我全家在京城，还活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集 驿卒噤声

△ 清晨，驿站前院。沈砚拿着账本走向正在扫地的老驿卒。
沈砚（平静）：老哥，我问个事，每年那笔无名马料钱，是谁来领的？
老驿卒（手一顿）：不……不知道。
沈砚（翻账本）：账上写着“无名过客”，你在这干了二十年，会不知道？
老驿卒（低头猛扫）：我一个扫地的，哪看得懂账。
△ 沈砚转身走向马厩，三个正在铡草的老驿卒同时停下手。
沈砚（扫视三人）：马料钱，一年一笔，领钱的人总得露面吧？
驿卒甲（别开脸）：没……没见过。
驿卒乙（把铡刀往地上一插）：沈驿丞，有些事问不得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问不得？那我换个问法——这笔钱，你们谁经手过？
△ 三人齐齐闭嘴，院中只剩风声。
驿卒甲（压着嗓子）：您别逼我们，我们还想活。
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谁要你们的命？说清楚。
驿卒乙（摇头）：说不清楚，也不敢说。
△ 柳七从廊下快步过来，一把拉住沈砚的袖子。
柳七（急切）：驿丞，灶上水开了，您去看看吧。
沈砚（甩开袖子）：水开了让林小满去看，你拉我做什么？
柳七（咬着牙）：您再问下去，这院里的人，一个都留不住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你也知道内情，对不对？
柳七（眼神躲闪）：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就是个跑腿的。
沈砚（把账本拍在他胸口）：那你告诉我，这“无名”二字，怎么念？
△ 柳七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，身后几个老驿卒同时后退了一步。
柳七（声音发颤）：沈驿丞，您走吧，这驿站的水，比您想的深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深不深，我下去才知道。
△ 柳七猛地抬头，眼里闪过一丝惧意。
柳七（脱口）：我爹就是查这个死的——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集 柳七的秘密

△ 柳七说完那句话，自己一把捂住嘴，脸色煞白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你爹是谁？
柳七（退到墙边）：我没说，我什么都没说。
沈砚（压低嗓子）：柳七，你爹也是驿卒？
柳七（别开脸）：沈驿丞，您别问了，我求您。
△ 沈砚把账本翻开，指着那行“无名”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你爹查这个，查到哪一步？
柳七（手在发抖）：他查到……那年冬天驿站埋了人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埋的是谁？
柳七（摇头）：我不知道，他死前只跟我说了一句话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什么话？
柳七（眼眶发红）：他说，账上那笔钱不能断，断了要出人命。
△ 沈砚缓缓合上账本，指节压在封皮上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所以你接了这笔钱？
柳七（声音发颤）：我每年往马棚送一次料，送完就走，从不问是谁吃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送料是假，送钱是真，你当我算不出来？
柳七（急了）：那钱是赵铁山给我的！他让我别多嘴，我爹就是多嘴才没的！
沈砚（顿住）：赵铁山？
△ 柳七意识到说漏了，猛地背过身去。
柳七（咬着牙）：您就当没听见，行不行？
沈砚（缓声）：你爹查了多久？
柳七（背对着他）：三年。三年里他瘦了三十斤，走的时候只剩一把骨头。
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他埋在哪儿？
柳七（转过身，眼里有泪）：后山，没碑，连名字都不敢刻。
△ 沈砚合上账本，转身往外走。
柳七（慌了）：沈驿丞，您去哪儿？
沈砚（头也不回）：去问赵铁山——他埋的，到底是谁。
柳七（追出两步又停住）：您问了，他也不认！
沈砚（停步，侧头）：不认没关系，账记得认。
△ 柳七站在原地，手死死攥着衣角。
柳七（喃喃）：我爹说过，驿站的账，比命长……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集 商队入关

△ 驿站前院，崔令仪的商队正卸货，车马塞满院口。
崔令仪（掀帘下车）：沈驿丞，崔家商队三十箱货，劳您点验。
沈砚（翻着货单）：崔掌柜的货我信，只是这账，得当着您的面翻。
崔令仪（挑眉）：哦？驿站穷到要查商队的账了？
沈砚（翻开账页）：不查商队，查一笔二十年的旧账——每年同一天，一笔马料钱，领钱的人叫“无名”。
△ 崔令仪接账本的手一抖，半盏茶泼在袖口上。
崔令仪（迅速镇定）：无名？这名字新鲜，边关还有姓无的？
沈砚（盯着她）：您刚才那一下，不像是头回听见。
崔令仪（用帕子擦袖）：茶烫手，沈驿丞别多想。倒是这账——
沈砚（合上账本）：这账怎么了？
崔令仪（压低声音）：这账我劝您别再翻。边关的水，淹死过不少聪明人。
沈砚（不紧不慢）：巧了，我这人水性好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水性好的人，都是淹死的。我出三倍银子，买您这一页账。
沈砚（把账本往怀里一收）：三倍？崔掌柜的算盘打得精，可惜这账不卖。
崔令仪（转身要走，又停住）：不卖也行。沈驿丞，您知道“无名”两个字，为什么二十年没人敢写全吗？
沈砚（上前半步）：愿闻其详。
崔令仪（背对着他）：因为写全了，就得死人。我劝您，今晚把账本烧了，还能睡个安稳觉。
△ 崔令仪翻身上马，商队铃铛骤响。
沈砚（扬声）：崔掌柜！您这三十箱货，哪一箱装的是马料？
崔令仪（头也不回）：沈驿丞，您查的是账，不是货。管好您的笔，别管我的箱子。
△ 商队远去，柳七从廊柱后探出头，脸色发白。
柳七（搓着手）：沈驿丞，这位崔掌柜……每年入关都绕道走，今年头一回进咱们驿站。
沈砚（望着车辙）：她不是来卸货的，是来看账本的。
柳七（咽了口唾沫）：那她还说要买？
沈砚（摸出怀里账本）：她买，是怕我接着查。可她刚才那句话，露了馅——
柳七（凑近）：哪句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她说这账二十年没人敢写全。柳七，二十年前的事，她一个二十几岁的掌柜，怎么知道得这么清楚？
△ 柳七愣住，院外忽然传来急促马蹄声。
崔令仪（画外，声音发紧）：沈驿丞——后山坟头，被人动过了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7集 女掌柜的价码

△ 驿站堂屋，崔令仪将一锭金子拍在桌上，沈砚端坐不动。
崔令仪（压着火）：三倍。你查这页账花多少工夫，我赔你多少银子。
沈砚（抬眼看她）：崔掌柜做买卖一向精，这回出价出得太急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急？我商队六十号人等着出关，没空陪你翻旧纸。
沈砚（把账本往怀里一收）：不卖。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
崔令仪（身子前倾）：沈驿丞，有些账翻出来，是要人命的。
沈砚（慢条斯理）：那崔掌柜怕的，是账上那两个字，还是账外那个人？
△ 崔令仪手一抖，茶盏磕在桌沿。
崔令仪（别开脸）：我听不懂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你方才说这账二十年没人敢写全——二十年前你才几岁？
崔令仪（沉默片刻，忽然笑了）：我爹就是走这条线的老掌柜，他死那年，账上也有这么一笔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你爹怎么死的？
崔令仪（一字一句）：货没丢，人没了。所以我劝你，把账合上。
沈砚（摇头）：合不上。每年同一天，同一笔钱，分毫不差——这不是买卖，是有人在交命。
△ 崔令仪猛地站起，抓起金子往袖里塞。
崔令仪（转身，声音发冷）：沈驿丞，你要查，别用我的商队垫背。
沈砚（在她身后）：那你就告诉我，后山坟头是谁动的？
崔令仪（停在门口，没回头）：不是我。但我看见——动坟的人，穿的是官靴。
△ 崔令仪快步出屋，柳七从门后闪出来。
柳七（压低嗓子）：官靴……驿站里穿官靴的，只有谢将军的人。
沈砚（眼神一沉）：备马。今晚我去后山，你盯住驿站，谁出门都记下。
柳七（搓手）：这活儿我熟，一文钱不花，两只眼管够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8集 夜半蹄声

△ 深夜，驿站后院。柳七蹲在墙根，沈砚刚解下马缰。
柳七（扯住他袖子）：等等——外头有蹄声，不是咱驿站的马。
沈砚（侧耳）：几匹？
柳七（竖手指）：一匹。可这蹄子落得怪，轻一脚重一脚，像是没人骑。
△ 沈砚推门而出，月光下一匹空马立在道中，鞍上无主。
沈砚（上前摸马颈）：汗还是热的，跑得不远。
柳七（凑近看鞍）：驿丞，你看这鞍桥上——刻着花纹呢。
沈砚（凑近辨认，呼吸一滞）：北狄纹。
柳七（后退半步）：北狄？咱边关跟北狄三年没通商了，哪来的马？
沈砚（翻看马腹）：马掌是新的，钉法却是中原的。有人故意放它回来。
柳七（咽口水）：放回来给谁看？
沈砚（盯着鞍纹）：给认得这纹的人看。
△ 柳七忽然拽沈砚蹲下，远处火把晃动。
柳七（压到最低）：将军府的巡骑——往这边来了！
沈砚（迅速解下马鞍）：把马赶进林子，鞍子我带走。
柳七（急）：那巡骑问起来咋说？
沈砚（把鞍塞进草垛）：就说驿站的马惊了，我出来找。
△ 火把渐近，为首巡骑勒马。
巡骑（高声）：什么人？半夜在驿站外头转悠！
沈砚（直起身，慢条斯理）：驿丞沈砚。我的马惊了，出来寻。
巡骑（扫一眼草垛）：寻着了？
沈砚（拍手上的草屑）：寻着了，刚赶回去。
△ 巡骑盯了草垛一眼，掉转马头离去。
柳七（腿一软）：他怎么单看草垛……
沈砚（低声）：因为他知道鞍子在这儿。柳七，明天一早，拿这鞍去问阿史那隼。
柳七（瞪眼）：问一个北狄人？他不认账咋办？
沈砚（把鞍角翻过来）：他会认的——这纹路，二十年前就绝了，他比谁都清楚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9集 马鞍之纹

△ 清晨，驿站马厩旁。沈砚把马鞍搁在石槽上，柳七蹲在一旁搓手。
柳七（搓手）：驿丞，真去啊？那阿史那隼可是北狄人，万一翻脸——
沈砚（打断）：他翻脸，我就把鞍子亮给巡骑看。
柳七（噎住）：……您这是拿命换答案。
沈砚（拍鞍）：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走。
△ 两人穿过边关集市，停在北狄商队的大帐前。
阿史那隼（慢悠悠掀帘）：中原驿丞，来我帐里喝奶茶？
沈砚（入帐）：不喝。我来问一样东西。
△ 沈砚把马鞍往矮桌上一放，鞍角的纹路朝上。
阿史那隼（眼神一凝，又移开）：一匹老鞍子，也值得惊动驿丞？
沈砚（指纹路）：这纹，二十年前就绝了。你认得。
阿史那隼（端起茶碗，指节发白）：边关风大，什么纹都吹淡了。
柳七（凑近）：您手别抖啊，茶都洒了。
阿史那隼（放下碗）：小驿卒，话多。
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绝纹再现，只有两种可能——要么有人复刻，要么，王庭还有活人。
阿史那隼（沉默片刻）：驿丞，你查的不是账，是命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那笔马料钱，每年同一天，分毫不差。谁在保谁？
阿史那隼（起身背对）：有些孩子，生下来就得隐姓埋名，连亲舅舅都不能认。
柳七（脱口）：孩子？什么孩子？
阿史那隼（回头，目光落在柳七身上，又转向沈砚）：鞍子留下，我认这纹。
沈砚（不动）：认了就够？我要的是名字。
阿史那隼（压低声音）：名字会要命。今夜三更，后山旧马道，我一个人来。
△ 阿史那隼把一块碎银压在鞍上，转身出帐。
柳七（盯着银子）：他给钱……买咱们闭嘴？
沈砚（把银子推回）：不，他在买时间——三更，他要先弄清楚，是谁把鞍子送到我门口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0集 绝纹再现

△ 驿站账房。沈砚摊开一叠旧纸，柳七举着油灯凑近。
柳七（念）：北狄王庭内乱，二十年前冬……驿丞，这页是周怀安留下的。
沈砚（指尖点纸）：绝纹只在那一冬出现过，之后无人敢用——可昨夜它又来了。
柳七（缩脖子）：那不就是说，用纹的人跟二十年前那桩事有关？
沈砚（抬头）：不止有关。周怀安当年查到这里，就被调走了。
柳七（拍腿）：怪不得他让您别查，这钱真不是人能领的！
△ 沈砚从纸页里抽出一张旧驿路图，图角画着一个小小的隼形。
沈砚（推图给柳七）：你看这记号，像不像阿史那隼货箱上的火印？
柳七（瞪眼）：像！可他家商队是十年前才来边关的，二十年前他还没影呢。
沈砚（慢慢卷起图）：所以用纹的，是比他更早到中原的人。
柳七（咽口水）：驿丞，您这话我听着发毛。要不……咱报官？
沈砚（冷笑）：报官？谢云舟昨儿刚问过我查账查到哪了。
柳七（愣住）：他问这个干啥？
沈砚（把图收进袖中）：因为绝纹再现，第一个坐不住的，不是北狄人。
△ 门外传来脚步声，赵铁山端着茶盘进来，手一抖，茶碗磕在桌角。
赵铁山（勉强笑）：夜深了，喝口热的。
沈砚（看他手）：赵叔，您认得这纹？
赵铁山（茶盘一晃）：不、不认得。都行，没事，我先去歇了。
△ 赵铁山转身就走，茶盘上的碗却忘在了桌上。
柳七（小声）：他连茶碗都落下了，这叫不认得？
沈砚（捏起茶碗）：明天，去后山看看。二十年前埋人的地方，该有记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1集 赵铁山的手

△ 驿站灶房，赵铁山端茶进门，手腕一抖，茶碗砸在地上碎了。
赵铁山（弯腰去捡）：碎碎平安，碎碎平安……
沈砚（蹲下按住他手）：赵叔，您这手，抖了三天了。
赵铁山（抽回手）：年纪大了，不中用了，都行，没事。
沈砚（捡起一片碎瓷）：昨天您说“不认得”那纹，今天连碗都端不稳。
赵铁山（背过身）：我……我是真不认得。
柳七（倚门）：赵叔，您捡碎片捡了半炷香，地上早没碴了。
△ 赵铁山低头一看，手里攥着一把空掌心。
赵铁山（哑声）：我……我去后山看看。
沈砚（起身拦住）：后山埋的人，您认得。
赵铁山（猛地抬头）：你别问了！那坟我年年添土，添了二十年！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您亲手埋的，是谁？
赵铁山（嘴唇发抖）：是个驿卒……穿着咱驿站的号衣，浑身是血。
柳七（冲上前）：驿卒？哪一年的驿卒？叫什么？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没名没姓，我连脸都没敢细看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赵叔，您瞒了二十年，今天瞒不住了。
赵铁山（膝盖一软，半跪）：那年冬天，雪大得能埋人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紧）：他怀里抱着个襁褓，塞给我，只说了一句话。
沈砚（追问）：什么话？
赵铁山（泪砸在地上）：他说——别让这孩子知道他是谁。
△ 柳七倒退一步，后背撞在门框上。
柳七（声音发飘）：襁褓……赵叔，那孩子，现在在哪？
赵铁山（闭眼）：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△ 灶膛里的火“啪”地爆了一声，映出门口一道人影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2集 老驿丞的泪

△ 深夜，驿站后山。沈砚提着一盏风灯，柳七跟在后面，脚下踩着碎石。
柳七（抱着胳膊）：驿丞，这地方连条路都没有，埋人谁会埋这儿？
沈砚（举灯照地）：路是走出来的，不埋人，走不出路。
△ 灯影扫过一片坡地，沈砚蹲下，指尖拨开枯草，露出一块压平的石板。
柳七（凑近）：这石板……有人动过。
沈砚（摸石板边缘）：边角有凿痕，是旧工。
△ 沈砚掀开石板，底下是个浅坑，坑里空空如也，只有一件叠好的旧驿卒服。
柳七（后退半步）：衣服……人呢？
沈砚（提起衣领）：二十年，尸骨都化了，可这衣服，叠得太整齐了。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谁叠的？
沈砚（把衣服放回）：叠衣服的人，还活着。
△ 身后传来脚步声。风灯一照，赵铁山站在坡下，手里提着一壶酒。
赵铁山（声音哑）：我就知道，拦不住你。
沈砚（站起身）：赵叔，这坑里原本埋的是谁？
△ 赵铁山走过来，把酒壶放在坑边，慢慢跪了下去。
赵铁山（盯着坑）：那年冬天，雪下得比人高。我亲手把他放进去的。
柳七（急）：那现在人呢？衣服怎么还在？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我不知道。我埋的时候，他还有口气。
沈砚（蹲下）：有口气？您埋了个活人？
赵铁山（眼眶红了）：他求我的。他说，埋了我，孩子才能活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哪个孩子？
△ 赵铁山抓起酒壶，灌了一大口，酒从下巴淌进衣领。
赵铁山（砸下酒壶）：沈驿丞，你查了这么多天，就没查查——驿站这二十年，谁家的孩子，是凭空冒出来的？
△ 风灯一晃，柳七的脸在光影里白了。沈砚缓缓转头看向柳七。
沈砚（声音很低）：赵叔，那件衣服的领口，绣的是个“林”字。
赵铁山（闭上眼）：林小满她爹。我埋的，是她爹。
柳七（失声）：那小满她娘呢？
△ 赵铁山没答，抓起酒壶又灌，酒壶空了，他还在倒。风把灯吹得忽明忽暗。
赵铁山（喉咙里挤出来）：她娘，抱着孩子，往北边去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3集 雪夜埋人

△ 后山乱石坡，沈砚提灯走在前，柳七攥着铁锹跟在后。
柳七（缩着脖子）：驿丞，这坡上埋过不少人，您要挖哪一座？
沈砚（停步）：没碑的那座。
柳七（脚下一滑）：您怎么知道没碑？
沈砚（蹲下拨雪）：整片坡就这一处草长得最旺，底下有东西。
△ 柳七抡锹挖了三尺，锹头“当”地撞上硬物。
柳七（扒开土）：是块木板……驿丞，这坟有人动过！
沈砚（探手入坑）：土是松的，翻上来不到半月。
△ 沈砚从土里捡出一枚铜扣，就着灯看。铜扣上刻着狼头纹，背面一个“隼”字。
柳七（凑近）：这扣子不是咱驿站的样式。
沈砚（攥紧铜扣）：北狄王族的东西，不该在边关出现。
柳七（声音发颤）：那这坟里埋的，到底是中原人还是北狄人？
沈砚（起身）：问你爹。
△ 赵铁山不知何时站在坡下，怀里抱着一件叠好的旧驿卒服，衣领被风吹得翻卷。
赵铁山（嗓子哑）：别挖了。里头是空的。
柳七（铁锹落地）：空的？您不是说亲手埋了人？
赵铁山（一步步上来）：埋了。可三年前我来看，坟被人刨开，衣裳叠好放回去，人没了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您没报官。
赵铁山（苦笑）：报官？我连这人姓什么都不敢写进册子，拿什么报。
柳七（抓住他胳膊）：赵叔，您埋的到底是谁！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林小满她爹。那夜雪太大，我把他埋在这儿，他怀里还揣着半块干饼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尸骨去哪了？
△ 赵铁山把旧驿卒服抖开，从夹层里抽出一张发黄的纸。
赵铁山（手抖）：这衣裳是他身上那件，领口绣着“林”字。纸是我刚在坟边捡的。
△ 沈砚接过纸，灯下只见一行血字：谢家灭口，勿查。
柳七（失声）：谢……是守将那个谢？
沈砚（把纸折进怀里，声音冷下来）：赵叔，带我去见小满。她爹的事，她该知道一半了。
△ 坡下忽然传来林小满的喊声。
林小满（远处）：赵叔——驿站来了个穿甲的人，说是将军府送信的！
△ 赵铁山脸色骤变，一把按住沈砚的手。
赵铁山（压着嗓子）：把纸烧了。现在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4集 铜扣之谜

△ 驿站后堂，晨光斜照。沈砚把铜扣摆在桌上，崔令仪端着茶盏刚跨进门。
崔令仪（茶盏一顿）：这东西，你从哪儿翻出来的？
沈砚（推了推铜扣）：后山，一座没碑的坟。
崔令仪（放下茶盏，不坐）：沈驿丞，听我一句，把它埋回去。
沈砚（抬眼看她）：崔掌柜认识，那就好办，说说。
崔令仪（指尖点着扣沿）：北狄王族近卫才配狼头扣，扣内刻名，扣外见血。
沈砚（翻扣细看）：内圈磨平了，刻的字被人锉掉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不是锉的，是主人死了，近卫割扣，割的时候连名字一起刮了。
柳七（端水进来，插嘴）：割了名，不就认不出是谁了？
崔令仪（瞥他）：认不出，才要命，这扣一出，边关要死人的。
沈砚（把扣收回掌心）：崔掌柜，你怕它，还是怕拿它的人？
崔令仪（端起茶又放下）：我三倍银子买它，这回连账页一起买。
沈砚（把铜扣揣进怀里）：上回账不卖，这回扣也不卖。
崔令仪（起身，走到门口又停）：沈砚，我最后说一句——这扣本该在北狄王庭，不该在中原。
沈砚（盯着她背影）：那它怎么来的？
崔令仪（没回头）：你埋的那个人，不是中原人。
△ 门帘一落，柳七凑到桌前。
柳七（咂嘴）：她这话，等于没说。
沈砚（摊开手掌，扣面狼头朝上）：不对，她说了——埋的是谁，她心里有数。
△ 窗外，谢云舟的巡骑正从街口经过，马蹄声忽然停在了驿站门外。
柳七（探头一看，脸白了）：沈哥，谢将军下马了，冲咱们来的。
沈砚（合掌攥紧铜扣）：来得正好，我倒要问问他，认不认得这狼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5集 谢云舟的箭

△ 驿站前院，谢云舟带兵闯入，箭上弦，刀出鞘。
谢云舟（扫视众人）：接密报，驿站私通北狄，本将奉命搜查账本。
沈砚（从廊下走出）：将军好灵的耳朵，我昨日才翻出旧账，你今日就到了。
谢云舟（抢话）：少废话，账本交出来。
沈砚（负手）：将军既然说是密报，那报信之人，可敢当面对质？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沈驿丞，你查账查到北狄铜扣，当本将不知道？
△ 谢云舟抬手，两名亲兵直扑沈砚卧房。
柳七（拦在门口，张开双臂）：哎哎哎，驿站重地，翻坏了东西谁赔？
亲兵（一把推开柳七）：滚开！
△ 柳七撞在门框上，捂着肩膀龇牙。
沈砚（声音慢，字字带刺）：将军搜可以，搜不出来，这私通北狄的罪名，就得你担。
谢云舟（眼神一厉）：你在威胁本将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我在算账。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
△ 亲兵翻遍卧房，空手而出，低声向谢云舟回话。
谢云舟（脸色一沉，转头盯住灶房方向）：灶膛，搜了没有？
林小满（从灶房探出头，声音发颤）：将、将军，灶膛里都是柴灰……
△ 谢云舟一步步走近灶房，目光掠过林小满的脸，忽然停住。
谢云舟（慢下来）：你叫什么名字？
林小满（低头）：小的林小满，驿站厨娘。
谢云舟（盯着她，忽然笑了）：好，本将记住你了。
△ 谢云舟转身，翻身上马，临走回头看了驿站一眼。
谢云舟（勒马）：沈驿丞，账本我还会再来取——下次，连人一起带走。
△ 马蹄声远去，柳七从地上爬起来，揉着肩膀。
柳七（龇牙）：他最后看小满那一眼，我怎么心里发毛。
沈砚（望向灶膛）：账本还在，可他知道灶膛在哪儿。
林小满（攥着围裙）：沈大哥，他问我名字的时候，我腿都软了。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他记住的不是你，是你爹娘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6集 账本之争

△ 驿站灶房，沈砚扒开柴灰，从灶膛深处取出油布包。
柳七（凑过来，压低嗓子）：沈哥，谢云舟的人还在街口盯着呢。
沈砚（拍去账本上的灰）：所以这地方不能放了。
柳七（眼珠一转）：要不……塞我床底下？我那儿脏，没人翻。
林小满（端着水盆进来，摇头）：不行，他搜过的人家，连老鼠洞都捅。
沈砚（把账本递给林小满）：小满，你灶房的米缸，底下是空的吧？
林小满（一愣）：你怎么知道？
沈砚（淡淡）：我查过驿站所有账，包括你每月买米的斤两。
林小满（接过账本，手抖）：沈大哥，我、我怕。
柳七（一拍胸脯）：怕啥，出了事我顶着，谁让我是驿卒——
沈砚（打断）：你顶不了。谢云舟要的是账本，更是账本上那个名字。
△ 林小满把账本沉进米缸底，手在米里埋了又埋。
林小满（忽然停手，声音低了）：沈大哥，我爹娘……是不是也在这账上？
沈砚（看着她）：你爹娘是二十年前从北狄逃回来的，对不对？
林小满（眼睛睁大）：你怎么——
沈砚（从袖中取出铜扣）：这扣子，是你爹那件旧驿卒服上的。
△ 林小满盯着铜扣，嘴唇动了动，说不出话。
柳七（小声）：小满，你爹娘到底为什么逃？
林小满（摇头，眼泪掉下来）：他们到死都不肯说，只说……北边有个孩子，不能让人找到。
沈砚（缓缓收拢手指）：不能让人找到的孩子——
柳七（接话，脸色发白）：沈哥，你说那孩子，会不会就是我？
△ 院外，街口盯梢的亲兵忽然动了，马蹄声朝驿站逼近。
林小满（探头一看，失声）：他又来了！
沈砚（一口吹灭灶火）：柳七，从后窗走，带上米缸。
柳七（愣住）：那你呢？
沈砚（整了整衣襟，走向院门）：我去会他——顺便告诉他，账本，我烧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7集 厨娘的证词

△ 驿站后院灶房，林小满坐在矮凳上，双手捧着凉透的粗瓷碗。
沈砚（放轻声音）：谢云舟问你什么了？
林小满（低着头）：他问我爹娘是哪年来的边关，问我记不记得他们说过什么。
沈砚（顿了顿）：你怎么答的？
林小满（攥紧碗沿）：我说不记得……可他说，他都查清了。
△ 沈砚把一碗热汤推到她面前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小满，你爹娘的事，你跟我说实话。
林小满（眼圈一红）：我爹娘是二十年前从北边逃回来的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。
沈砚（眼神一紧）：逃回来的？
林小满（声音发颤）：他们从没说过为什么逃，只说北边有人找他们，找到就活不成。
沈砚（缓缓）：那他们……提过一个孩子吗？
林小满（猛地抬头）：提过！我娘临死前一直念叨，说对不住那孩子，扔下他一个人。
△ 灶膛里柴火噼啪一响，林小满捂住嘴，眼泪砸在碗沿上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谢云舟知道这些？
林小满（点头）：他说我爹娘的事，他都知道……沈大哥，他是不是在拿我逼你？
沈砚（站起身，把灶膛里的火拨旺）：他不是逼我，是逼账本。
林小满（抹泪）：那账本你到底藏哪了？
沈砚（背对着她）：藏在一个他搜十遍也搜不出来的地方。
△ 院外传来拍门声，一声比一声急。
林小满（抓住沈砚袖子）：沈大哥，我爹娘到死都护着那个孩子，你可不能让他白死。
沈砚（回头，一字一句）：你爹护的孩子，我护定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8集 林小满的身世

△ 灶房灯芯挑亮，林小满从怀里摸出半块磨圆的木牌。
林小满（递过去）：这是我娘咽气前塞给我的，说以后要是有人问起，就拿这个认。
沈砚（接过来翻看）：木牌上没有字，只有一道刀痕。
林小满（比划着）：我娘说，是有人拿刀刻的，刻完就掰成两半，另一半在别人手里。
沈砚（目光一沉）：另一半在谁手里，她没说？
林小满（摇头）：她只说了三个字——北边人。
沈砚（把木牌放桌上）：你爹娘逃回来那年，驿站出过大事，赵铁山那年冬天埋了一个人。
林小满（愣住）：埋的是谁？
沈砚（盯着木牌）：赵铁山不肯说，但坟前压着一枚北狄铜扣。
林小满（声音发抖）：我爹……会不会就是那个被埋的人？
沈砚（缓缓摇头）：你爹能逃回来，说明有人替他死了，替他挡了追杀。
林小满（咬着唇）：那替他死的人，就是我爹娘嘴里那个“孩子”的亲人？
沈砚（抬眼）：小满，你爹娘护的，不是自己的孩子。
林小满（猛地站起）：你是说，我是他们捡来的？
沈砚（压住她手腕）：你娘给你留木牌，是怕你有一天问起自己是谁。
林小满（眼泪滚下来）：那我是谁？我爹娘是谁？
沈砚（把木牌攥进她手心）：这半块牌，另一半就在那个孩子身上。找到他，你就知道了。
△ 窗外，一道闪电劈亮院墙，映出墙头一排黑影。
林小满（失声）：墙上有……
沈砚（一把按灭油灯）：别出声，趴下。
△ 院门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，火把的光涌进院子。
谢云舟（院中扬声）：沈驿丞，本将今夜不搜账本——我来带人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19集 逃人之后

△ 火把光里，谢云舟的兵丁已堵住院门，沈砚将林小满挡在身后。
谢云舟（扬声）：沈驿丞，本将要带的人，不是你。
沈砚（平静）：将军要带谁，总得有个名目。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私通北狄的逃人之后，够不够？
林小满（从沈砚身后探出头）：我不是逃人之后！
谢云舟（逼近一步）：你爹娘二十年前从北狄逃回，你敢说不是？
林小满（嗓子发紧）：你、你怎么知道……
沈砚（侧身拦住）：将军查得这么细，是冲着账本，还是冲着她？
谢云舟（眼神一沉）：沈砚，你一个驿丞，管得太宽了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将军要拿人，先拿驿丞印来换。
谢云舟（嗤笑）：印？明天一早，你这印还在不在都难说。
△ 谢云舟一挥手，兵丁退到院外，他转身前看了林小满一眼。
谢云舟（丢下一句）：小姑娘，你爹娘没告诉你的，我替你记着。
△ 院门合上，林小满腿一软跪坐在地，沈砚蹲下扶她。
林小满（发抖）：他为什么知道我爹娘的事？连我都不知道……
沈砚（低声）：他知道，说明你爹娘当年逃回来，有人盯着。
林小满（抓住他袖子）：沈大哥，我爹娘到底是谁？
沈砚（看着她）：你爹娘护的那个孩子，就是无名过客。
林小满（愣住）：那孩子……是谁？
沈砚（缓缓）：你仔细想，你爹娘回中原后，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哪儿。
林小满（嘴唇动了动）：柳……柳七家。
△ 沈砚猛地抬头，望向柳七住的那间偏房，窗纸上一道影子正僵着不动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柳七，你站在那儿多久了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0集 无名之影

△ 火把映红院墙，谢云舟带兵堵在门口。沈砚从灶膛灰里摸出账本，塞进林小满围裙口袋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账本在你身上，我出去拖住他。
林小满（死死拽他袖子）：你一个人怎么拖？他带了那么多人！
沈砚（掰开她手指）：你从后窗走，去找崔令仪。她是商人，商人最会算——算得清谁能保你。
△ 沈砚推门而出，顺手把院门带上。
谢云舟（抱臂冷笑）：沈驿丞，人呢？交出来。
沈砚（慢条斯理）：将军深夜带兵闯驿站，可有兵部文书？
谢云舟（抢话）：少跟我扯文书！我查的是北狄遗孤，谁敢拦，谁就是同党！
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同党？将军连人是谁都没见着，就先扣帽子——这帽子，是给我戴的，还是给账本戴的？
谢云舟（笑容一僵）：你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的意思是，将军对后山那座坟的兴趣，比对活人还大。
△ 谢云舟手按刀柄，指节发白。
谢云舟（压低声音）：沈砚，有些坟，挖开了，埋的就是你自己。
沈砚（不退）：那将军不妨现在就挖——挖出来，是尸骨，还是空衣服？
谢云舟（猛地抽刀半寸）：你——
△ 远处马蹄骤响，一骑飞驰而来，马上人扬手甩下一封火漆信。
信使（翻身下马）：将军！京城急报，兵部周大人今夜到边关，命您即刻回营候命！
谢云舟（盯着沈砚，收刀）：算你走运。
△ 谢云舟翻身上马，临走回头看一眼后窗方向。
谢云舟（冷声）：沈砚，你护得了一时，护不了一世。三日内，本将要人。
△ 马蹄声远去。沈砚回屋，林小满从灶台后探出头。
林小满（声音发抖）：他说三日……三日之后怎么办？
沈砚（从灰里扒出半块烧焦的木牌边角）：三日够了——因为挖坟的人，不是他。
林小满（愣住）：那是谁？
沈砚（把焦木攥紧）：是二十年前，亲手埋人的那个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1集 空坟之局

△ 驿站后院，天蒙蒙亮。沈砚蹲在灶膛前，把那块焦木牌边角拼在桌上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木牌烧了一半，字还剩一个“赵”。
林小满（凑近看）：赵？咱们驿站姓赵的，不就赵叔一个？
沈砚（把木牌收进袖中）：所以我才没声张。你去把赵铁山请来，就说账上出了错。
△ 林小满点头跑开。片刻后，赵铁山推门进来，手里还端着茶碗。
赵铁山（笑呵呵）：沈大人，哪笔账错了？我这就改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后山那座无碑坟，我昨晚去看过了。
△ 赵铁山手里的茶碗“啪”地落地，碎成几瓣。
赵铁山（弯腰去捡，手抖）：坟……坟有什么好看的，荒山野岭的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坟被人挖开了，棺材里只有一件旧驿卒服，没有尸骨。
△ 赵铁山僵在原地，半天没直起身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哑）：不可能……我亲手埋的，我亲手填的土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你埋的是谁？
赵铁山（猛地抬头）：大人，别问了，我求您别问了！
沈砚（声音放缓）：赵叔，尸骨没了，说明有人比你更怕这坟被人看见。
赵铁山（瘫坐在地）：二十年了，我年年去添土，从不敢立碑……
沈砚（蹲下）：现在有人动了坟，下一个动的，可能就是活人。
赵铁山（抓住沈砚袖子）：大人，柳七那孩子，您得护着。
沈砚（眼神一紧）：柳七？这坟和柳七有什么关系？
△ 赵铁山张了张嘴，突然瞥见院门口人影一晃，猛地闭了嘴。
赵铁山（改口，声音发飘）：没、没关系，我就是随口一说。
沈砚（顺他目光看去）：谁在外面？
△ 院门外，只有被风吹动的草帘，空无一人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2集 谁动了坟

△ 驿站账房，午后。沈砚把焦木牌和铜扣并排放在桌上。
沈砚（指尖点着木牌）：赵铁山想说的不是柳七，是怕柳七听见。
林小满（端着茶进来，小声）：大人，赵叔从早上起就坐在后山，谁叫都不应。
沈砚（收回木牌）：他是在守坟。守不住尸骨，就守个心安。
林小满（犹豫）：我昨夜起夜，好像看见后山有人打灯笼。
沈砚（抬头）：什么时候？
林小满（掰手指）：三更左右，灯笼走得快，往将军营方向去的。
沈砚（把铜扣攥进掌心）：谢云舟的亲兵，前天也去过后山。
林小满（瞪大眼）：您怎么知道？
沈砚（从抽屉里取出一只断了的箭镞）：柳七捡的，箭杆上有将军府的记号。
△ 柳七推门进来，脸上还带着灰。
柳七（急）：大人，我盯了两夜，谢云舟的亲兵每夜三更必往后山去一趟。
沈砚（把箭镞递给他）：他们不是去挖坟的——坟早被挖过了。
柳七（愣）：那他们去干啥？
沈砚（起身）：去确认。确认那棺材里，到底有没有他们怕的东西。
柳七（一拍腿）：那咱也去，把挖坟的逮个正着！
沈砚（按住他肩）：不急。谢云舟敢让亲兵夜夜去，说明他也不知道坟里没尸骨。
林小满（小声）：那尸骨……到底去哪了？
沈砚（望向窗外后山方向）：被一个人带走了，一个二十年前就把人埋下去、又亲手挖出来的人。
柳七（瞪眼）：谁有这本事？
△ 沈砚从怀里摸出那半块焦木牌，翻过面，背面刻着半个“怀”字。
沈砚（声音压得极低）：前任驿丞，周怀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3集 将军府夜宴

△ 将军府内厅，烛火通明。谢云舟举杯，沈砚坐于客位，桌上菜肴未动几筷。
谢云舟（笑）：沈驿丞到任三月，账查得如何了？
沈砚（端杯不饮）：查得越深，越觉得边关的水比我想的浑。
谢云舟（放下酒杯）：浑水才好摸鱼，可摸鱼的人，往往先被水草缠住脚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将军这话，是提醒，还是吓唬？
谢云舟（倾身）：都不是。我是想问你——那本账，还在你手里？
沈砚（慢条斯理）：账在驿丞衙，将军要看，明日我亲自送来。
谢云舟（笑出声）：沈砚啊沈砚，你比我前任那个周怀安，胆子大。
沈砚（不动声色）：周驿丞胆子小，可他活得久。
谢云舟（笑容一收）：活得久？他调走那天，全家十几口，一个都没留下。
△ 沈砚握杯的手微微一紧，杯底磕在桌面上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将军知道周怀安全家去了哪？
谢云舟（给沈砚斟酒）：我什么都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边关的风，专吹硬骨头。
△ 谢云舟起身，手按在沈砚肩上，力道极重。
谢云舟（贴近耳畔）：后山那坟，你最好别再去了。
沈砚（侧头）：将军也去过后山？
谢云舟（松手，退开）：我劝你，把周怀安教你的话，全忘干净。
△ 沈砚起身告辞，走到门口，谢云舟又开口。
谢云舟（背对他）：对了，你身边那个小驿卒，姓柳的那个，让他少打听。
沈砚（停步）：将军认识柳七？
谢云舟（转身，笑容古怪）：我不认识他。可有人认识他爹。
△ 沈砚迈出门槛，夜色扑在脸上，他脚步一顿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柳七的爹……不是早死了吗？
△ 门内，谢云舟吹灭一盏灯，只剩半张脸亮着。
谢云舟（自语）：死没死，得看坟里埋的是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4集 宴上交锋

△ 驿站后院，沈砚回屋，柳七端着一碗热汤跟进。
柳七（把汤放下）：宴上没吃饱吧？将军府的菜，摆得好看，量比猫食还少。
沈砚（没碰汤）：柳七，你爹是哪年没的？
柳七（愣住）：我爹？我五岁那年，病死的啊。
沈砚（盯他）：你亲眼看着他下葬？
柳七（挠头）：那年我太小，就记得赵叔抱着我，坟在后山。
沈砚（从怀里摸出焦木牌）：后山那坟，我今夜要去。
柳七（急）：你刚得罪完谢云舟，他巴不得你撞上去！
沈砚（把木牌塞进袖中）：他越拦，我越得去。宴上他提了你爹。
柳七（脸色变了）：他提我爹干什么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他说，有人认识你爹。
△ 柳七手里的汤碗晃了一下，汤水溅在手背上，他没擦。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沈哥，我爹就是个普通驿卒，能有什么人认识？
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那笔无名马料钱，你爹在的时候就有了。
柳七（脱口）：不可能！我爹死那年，账上还没——
△ 柳七猛地捂住嘴，眼睛瞪大。
沈砚（缓缓起身）：你爹死那年，账上还没有无名二字。你怎么知道？
柳七（后退半步，撞翻凳子）：我……我猜的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柳七，你爹留给你的，不只是一条命吧？
△ 柳七咬着嘴唇，眼圈红了，从怀里摸出一枚磨得发亮的铜扣。
柳七（哽咽）：我爹临死前攥着这个，说……说等我长大了，交给一个姓周的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周怀安？
柳七（点头）：可周叔调走那天，我追出去，他看了这扣子一眼，扭头就跑。
沈砚（接过铜扣，翻看背面）：背面刻着一个字。
△ 沈砚就着烛火辨认，脸色骤变。
沈砚（念出声）：隼。
△ 窗外，一道黑影无声掠过院墙，脚步极轻。
柳七（压低嗓子）：沈哥……后山那边，好像又有人去了。
△ 沈砚把铜扣攥进掌心，吹灭蜡烛。
沈砚（在黑暗中）：今夜不去后山。先去找阿史那隼，问他认不认得这枚扣子。
柳七（颤抖）：可阿史那隼是北狄人，万一他……
沈砚（打断）：万一他认得，就说明你爹护着的，不止一个秘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5集 密信截获

△ 驿站后院，柳七攥着一封信从马厩后闪出，反手把后门栓死。
柳七（喘着气，压着嗓子）：沈哥，将军府后门出来的，我蹲了半宿，人换了三拨。
沈砚（接过信，没急着拆）：跟到哪一步？
柳七（抹了把汗）：送到城东车马店，接头的是个戴斗笠的，我趁他喝茶摸走了信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你摸了兵部暗线的信，还敢往回跑？
柳七（咧嘴，手却在抖）：我跑得快啊，再说——他茶钱还没给呢。
△ 沈砚拆开信，就着灯笼光扫了一遍，眉头一点点拧紧。
沈砚（低声念）：无名之事已近真相，请早做决断。
柳七（凑过去）：落款是个什么字？
沈砚（指尖点着纸角）：周。
柳七（愣住）：周？周怀安？前任驿丞周怀安？
沈砚（把信折好）：他调走两年，一封信能直接递进兵部，你信他只是个驿丞？
柳七（搓着手）：那这信是将军府发出去的，还是发给将军府的？
沈砚（冷笑）：信封上没写收发，只写了一个“周”。
柳七（急得跺脚）：这不等于什么都没写吗？
沈砚（把信塞进怀里）：写多了才叫什么都没写。写一个姓，就是让人猜。
△ 柳七忽然想起什么，一把扯住沈砚袖子。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沈哥，我偷信的时候，那人桌上还压着一样东西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说。
柳七（咽了口唾沫）：半块马料饼，跟账上那笔钱买的，一模一样。
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将军府的人，吃驿站的马料？
柳七（摇头）：不是吃——是拿它当记号，对暗号用的。
△ 墙外传来一声极轻的叩门声，三短一长。
柳七（脸色刷白）：这声儿……是将军府的巡夜暗号，我听过。
沈砚（一把按灭灯笼）：信的事，烂在肚子里。
柳七（贴墙站着）：那周怀安那边——
沈砚（在黑暗里）：先别动他。动了他，这封信就白偷了。
△ 叩门声又响了一遍，这次更近，就在院门外。
柳七（牙齿打颤）：沈哥，他们是不是知道信丢了？
沈砚（摸出那枚铜扣，塞进柳七手心）：拿着，去后山坟前等我。天亮之前，我回不来，你就带着它去找崔令仪。
柳七（攥紧铜扣）：那你呢？
沈砚（整了整衣襟）：我去开门。既然周怀安的名字露了，总得有人替他把这出戏唱下去。
△ 沈砚转身走向院门，脚步不疾不徐。
柳七（在身后低喊）：沈哥——那信上要是写的杀你灭口呢？
沈砚（手搭上门闩，没回头）：那正好，我也有句话，想当面问问周怀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6集 兵部暗线

△ 次日清晨，驿站堂屋。沈砚把信摊在桌上，赵铁山端茶进来。
赵铁山（手一抖）：这信……你从哪弄来的？
沈砚（抬眼）：赵叔认得这笔迹？
赵铁山（放下茶碗）：都行、没事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沈砚（把信推过去）：周怀安的“周”字，最后一笔往下勾。
赵铁山（背过身）：他写了几十年公文，就这个毛病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所以这信真是他写的。他人在京城，却管着边关的无名案。
赵铁山（压着嗓子）：小沈，周怀安当年走，是被逼的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被谁逼？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他妻儿进了京城，就再没消息。你说被谁逼？
△ 柳七跑进来，手里捏着半块碎纸。
柳七（急）：沈哥，将军府后巷捡的，跟那信一个纸色。
沈砚（拼看）：被撕掉的一角，上面只剩半个字。
柳七（辨认）：像是个“杀”字。
赵铁山（脸色发白）：兵部回信了。
沈砚（攥紧碎纸）：周怀安不是主谋，他是兵部埋在边关的线。
柳七（结巴）：那、那无名过客的事，京城早就知道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知道，还装作不知道。这案子，从头到尾是钓饵。
△ 院外马蹄声骤停，有人高喊。
谢云舟（画外）：沈驿丞，本将丢了封要紧的信，特来讨回。
△ 沈砚把碎纸塞进灶膛，火苗一窜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赵叔，去开门。柳七，咬死你什么都不知道。
柳七（腿软）：那封信呢？
沈砚（吹了吹指尖的灰）：烧了。烧掉的信，才最让人睡不着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7集 周怀安归来

△ 深夜，驿站后院。沈砚刚掩上灶膛门，院门被人轻轻叩了三下。
沈砚（压低嗓子）：谁？
周怀安（画外）：老账房的人，来对一笔旧账。
△ 沈砚开门，周怀安闪身进来，反手把门闩死。
沈砚（审视）：周驿丞，您调走半年，今夜走的是后门。
周怀安（苦笑）：前门有谢云舟的眼线，后门才敢说实话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那封信，是您写的？
周怀安（摇头）：信不是我写的，落款的“周”字，是谢云舟自己刻的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他刻您的姓，栽您的赃？
周怀安（叹气）：他逼我闭嘴，又拿我全家逼我背锅。我今夜来，是给你送一样东西。
△ 周怀安从袖中摸出一张泛黄的路引，按在桌上。
沈砚（拿起）：二十年前的路引……持引人姓林？
周怀安（压着嗓子）：林小满的爹。当年他抱着个婴孩回关，是我放的行。
沈砚（声音一沉）：那婴孩，就是无名过客。
周怀安（猛地抓住沈砚手腕）：你查到了？那你该明白，谢云舟要的不是账本，是人。
沈砚（不动）：人在哪？
周怀安（松开手，后退）：我不能说。我妻儿还在他手里——
△ 院墙外传来整齐的脚步声，火把光透进门缝。
周怀安（脸色骤变）：他来了！沈砚，记住——马料钱断在谁手里，谁就是送钱的人。
△ 周怀安翻窗而出，消失在夜色里。沈砚低头，桌上路引背面露出一行小字。
沈砚（念出声）：林氏夫妇，殁于雪夜，婴孩……托付柳家。
△ 院门被撞开，谢云舟跨步而入，手按刀柄。
谢云舟（笑）：沈驿丞，深更半夜，跟谁叙旧呢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8集 前任的忠告

△ 驿站前厅，火把通明。谢云舟坐在沈砚对面，手指敲着桌面。
谢云舟（慢悠悠）：我的人看见有人翻你后墙，沈驿丞，这人是谁？
沈砚（斟茶）：将军既看见了，何不直接拿人？
谢云舟（笑容一僵）：本将给你留面子。那封信，交出来。
沈砚（把茶推过去）：信烧了。您要灰，灶膛里还有。
谢云舟（猛地站起）：沈砚！私通北狄是灭门罪，你护不住那小子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将军急什么？我查的是账，您查的是人。
谢云舟（语速快起来）：账和人本就是一回事！柳七那身世，你比我清楚。
沈砚（放下茶壶）：我不清楚。将军清楚，不如说给我听听？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行，我告诉你——无名过客是北狄遗孤，柳七替他藏了二十年。
沈砚（不动声色）：证据呢？
谢云舟（从怀中抽出一卷黄绸）：圣旨在此。奉旨彻查，格杀勿论。
△ 沈砚盯着那卷黄绸，指节捏得发白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圣旨上只写“彻查”，没写“格杀”。
谢云舟（收起黄绸）：查出来是个北狄崽子，杀不杀，本将说了算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将军说了算，那驿站的账，谁说了算？
谢云舟（逼近）：沈砚，你一个九品驿丞，别拿脑袋赌。
沈砚（迎上目光）：赌不赌，看账平不平。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
谢云舟（顿住，忽然笑了）：好。三天后，我带兵来提人。这三天，你查，我等着。
△ 谢云舟转身出门，走到门槛又停下。
谢云舟（回头）：对了——周怀安的妻儿，今早已经到边关了。
△ 沈砚浑身一震，茶碗在手中裂开一道缝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三天……他给我三天，是给周怀安收尸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29集 全家之危

△ 驿站后院，天未亮。沈砚摊开手掌，茶碗碎片还嵌在掌心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三天……他给的不是期限，是催命符。
△ 柳七端着一盆冷水进来，看见血，手一抖。
柳七（急）：头儿，你这手！谢云舟昨儿那话，我越想越不对——周怀安妻儿到边关，是好事还是坏事？
沈砚（把碎片挑出来）：好事。人到了边关，就没进京城，谢云舟手里少一张牌。
柳七（凑近）：可你脸色比纸还白。
沈砚（抬头）：我在想，周怀安为什么偏偏今天回来。
△ 门外传来叩门声，三长两短。
沈砚（收手）：说曹操——
△ 门开，周怀安站在晨雾里，一身风尘，身后空无一人。
周怀安（进门就跪）：沈驿丞，我妻儿没到边关，是半路被谢云舟的人截了。
沈砚（扶他）：起来说。
周怀安（不肯起）：我调走那年，他们用我全家逼我闭嘴；我今天来，是拿这条命换你手里的账。
柳七（脱口）：你拿命换？你不怕死？
周怀安（苦笑）：我怕。可我更怕我儿子长大后，问我当年为什么没站出来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谢云舟截你妻儿，是要你闭嘴；可你站到我这来，他就得杀你。
周怀安（抬头）：所以我来告诉你一件事——那笔无名马料钱，不是马料。
沈砚（瞳孔一缩）：是什么？
周怀安（声音压低）：是买命钱。每年那一笔，买的是驿站上下二十几口人的命。
△ 沈砚手里茶杯“咔”地一声磕在桌上。
柳七（倒退半步）：买……买谁的命？
周怀安（看柳七一眼）：买那个孩子的命。二十年前，驿站死过一个北狄女人，她怀里有个婴儿。
沈砚（慢慢坐下）：你怎么知道的？
周怀安（从怀里摸出一块布角）：我调走前，从老库房墙缝里抠出来的。这布上绣着字，我一直不敢认。
△ 沈砚接过布角，布上绣着一个残破的“隼”字。
沈砚（手指收紧）：阿史那隼的隼。
周怀安（起身）：谢云舟要的不是账本，是这块布。账本可以烧，布烧不掉，因为——你手里这块，是从他爹坟里挖出来的。
△ 院外，一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，停在驿站门前。
柳七（扒窗一看，脸色惨白）：头儿，谢云舟的人……把驿站围了。
周怀安（闭眼）：比我想的快了一天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0集 三日之限

△ 驿站后院，沈砚把裂了缝的茶碗放下，摊开边关舆图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三天……他给的不是期限，是催命符。
柳七（凑近）：哥，周怀安的妻儿到了，那老驿丞还肯开口？
沈砚（指节敲图）：他不敢开口，但他怕儿子死。
△ 驿门被推开，崔令仪提着一盏风灯进来。
崔令仪（挑眉）：我商队出关的文书，被谢云舟扣了。
柳七（跳脚）：他扣你货，你来找我们？
崔令仪（把灯放桌上）：不是找你们，是来买消息——周怀安住在哪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崔掌柜，你从不做赔本买卖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谢云舟动了我的货，就是动我的账。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
△ 沈砚与崔令仪对视，柳七在旁搓手。
柳七（嘀咕）：得，一个要账，一个要命，我夹中间算怎么回事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周怀安在城东客栈，你出城，我进城。
崔令仪（拦住）：慢着——我出城是明棋，你进城是暗棋，那谁去后山？
△ 柳七的手停在半空，脸色一变。
柳七（嗓子发紧）：后山……那坟，我昨夜去看过，土是新的。
崔令仪（眯眼）：有人抢在我们前头动了坟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谢云舟要的不是尸骨，是让所有人都闭嘴。
柳七（攥拳）：哥，三天，够吗？
沈砚（收起舆图）：不够也得够——今夜，先见周怀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1集 密函内容

△ 城东客栈二楼，沈砚推门，周怀安正往包袱里塞一件旧袍。
周怀安（手一抖）：你怎么来得这么快？
沈砚（关门）：你深夜敲我的门，天亮又想走，周大人，这不叫路过。
周怀安（苦笑）：我这个人，一辈子就坏在多嘴。
沈砚（坐下）：那你就多到底——密函上写的什么？
周怀安（压着嗓子）：你既然截了信，就该知道落款那个“周”字是我。
沈砚（盯住他）：所以信是你写的，兵部那条线也是你搭的。
周怀安（别开脸）：我写那封信，是求兵部早做决断，不是害人。
沈砚（往前一步）：决断什么？决断谁来死？
△ 周怀安从包袱底抽出一张薄笺，手抖着递过去。
周怀安（声音发涩）：密函原件我看过，抄了一份，就这一份。
沈砚（念）：无名者，乃北狄王庭遗孤，中原养之二十年。
沈砚（抬头）：二十年前那个孩子，还活着？
周怀安（点头）：活着，而且就在这驿站里，天天给你端茶。
△ 沈砚手里的薄笺一沉，屋外楼梯传来急促脚步声。
周怀安（脸色煞白）：我妻儿还在京城，这话我本不该说。
沈砚（折起薄笺）：你不说，他们才更危险。
△ 门被撞开，柳七冲进来，脸上全是土。
柳七（喘着气）：哥，后山那坟——土是新翻的，可坑底是空的！
沈砚（一顿）：空的？
柳七（声音发颤）：埋的不是尸骨，是一件旧驿卒服，叠得整整齐齐。
周怀安（后退半步）：有人先把人挖走了……二十年了，谁还惦记一具骨头？
沈砚（把薄笺塞进怀里）：惦记骨头的人，是怕骨头开口。
柳七（抓住沈砚胳膊）：哥，那遗孤到底是谁？你脸色不对。
沈砚（看着柳七）：你先告诉我，你爹当年从北狄带回来的，是几口人？
△ 柳七愣住，嘴唇动了动，没出声。
周怀安（低声）：沈驿丞，这话一出口，驿站就再没退路了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从第一笔马料钱起，就没退路了。
柳七（突然开口）：我爹……抱回来的时候，襁褓里裹着一块旗角。
△ 沈砚和周怀安同时看向柳七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旗角上绣的什么字？
柳七（眼圈红了）：我不认得，我爹到死都攥着，谁也没给看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2集 遗孤之秘

△ 驿站后厨，沈砚把密函摊在灶台上，赵铁山手里的烧火棍掉在地上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飘）：你……你从哪儿弄来的？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周怀安抄的。赵叔，钱是你送的，送给谁？
赵铁山（蹲下捡棍）：都行、没事……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沈砚（一把拽住他手腕）：你每年同一天，同一笔钱，送了二十年，你跟我说不知道？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沈砚，有些事，埋了就别挖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坟被人挖了，尸骨没了——你亲手埋的人，现在连骨头都不剩。
△ 赵铁山猛地抬头，眼里全是血丝。
赵铁山（嗓子发哑）：谁动的坟？
沈砚（松开手）：谢云舟的亲兵。赵叔，你不说，下一个被挖的就是你。
赵铁山（瘫坐灶前）：那年冬天，一个重伤的驿卒抱着个襁褓，塞给我一袋碎银——
赵铁山（喘气）：他说，每年买马料，别让这孩子饿着，别让任何人知道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那驿卒叫什么？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他没说名字。他只说——这孩子是北狄王庭最后的血脉。
△ 灶膛火苗一跳，映出沈砚骤然收紧的下颌。
沈砚（慢慢坐下）：北狄遗孤……养在边关二十年，就在我们眼皮底下。
赵铁山（抓住沈砚袖子）：沈砚，钱是我送的，命是我欠的——你要查，先保这孩子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他在哪儿？
赵铁山（嘴唇哆嗦）：就在这驿站里。你天天见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3集 认罪

△ 灶房内，赵铁山跪在沈砚面前，双手撑地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二十年的马料钱，每年同一天，分毫不差——是你？
赵铁山（低着头）：是我。从第一年送到去年，一次没落下。
沈砚（冷笑）：你一个老驿丞，俸禄才几两？哪来的银子填这笔账？
赵铁山（攥紧衣角）：一半俸禄，一半……我夜里替人看货攒的。
沈砚（逼近一步）：你替谁看货？说清楚。
赵铁山（抬头，眼圈发红）：沈砚，我认罪。账是我做的，钱是我送的，你拿我交差便是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我要的不是你认罪，是你告诉我——那个孩子是谁。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我不能说。我答应过一个人，烂在肚子里也不能说。
沈砚（从怀里抽出账页拍在灶台上）：这页无名二字，你亲手写的。你保了他二十年，现在有人要他的命。
△ 赵铁山浑身一颤，手按在账页上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抖）：谁……谁要他的命？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谢云舟今日调了兵，封了关口。你猜他冲着谁来的？
赵铁山（猛地抬头）：你怎么知道谢云舟——
沈砚（打断）：因为那孩子就在这驿站里，我天天见。
△ 赵铁山脸色刷白，嘴唇抖了半天没出声。
赵铁山（突然嘶哑）：沈砚，你听我一句——今晚就让他走，走山路，别走官道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走？往哪走？出了关就是北狄，他一个中原长大的孩子，回去就是死。
赵铁山（老泪纵横）：那也比在这儿等着被砍头强！
沈砚（俯身，声音极低）：赵叔，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才能护住他。
赵铁山（闭上眼，一滴泪砸在灶灰上）：他爹……那年冬天把婴儿塞给我时，身上中了三箭。
沈砚（呼吸一滞）：他爹是谁？
赵铁山（睁眼，一字一字）：林小满的爹。
△ 沈砚猛地直起身，灶膛火光在他脸上跳了一下。
沈砚（几乎是从牙缝里）：林小满的爹，救的是北狄遗孤——那遗孤是谁？
赵铁山（缓缓转头，望向灶房外）：你天天见。天天喊他名字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4集 临终之托

△ 灶房外，天边泛青。沈砚立在门口，赵铁山仍跪在灶灰里。
沈砚（背对着他）：你再说一遍——那孩子是谁。
赵铁山（扶着灶台站起）：沈砚，我说了，你今晚就得让他走。
沈砚（回头）：你不说，我现在就去敲谢云舟的营门，把账本交出去。
赵铁山（一把抓住他胳膊）：你敢！那孩子喊了你半个月驿丞大人！
沈砚（甩开）：那就说实话！
赵铁山（喘着粗气）：二十年前腊月，雪下得没膝盖深。半夜有人拍驿站后门。
沈砚（不动）：谁？
赵铁山（眼神发直）：一个驿卒，浑身是血，怀里抱着个襁褓。他见了我第一句——赵哥，救我儿子。
沈砚（声音沉下去）：他叫什么？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他没说名字。他只说，这孩子是北狄王庭最后的血脉，让我每年买马料，别让这孩子饿着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你怎么答应的？
赵铁山（哽咽）：我说，我赵铁山有一口吃的，就饿不着他。
沈砚（缓缓）：然后呢？
赵铁山（抹了一把脸）：然后他就咽了气。我把他埋在後山，连块碑都不敢立。
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那孩子现在在哪儿？
赵铁山（嘴唇哆嗦）：你天天见。天天喊他名字。
△ 沈砚猛地转身，盯着灶房角落里那堆劈柴。
沈砚（低喝）：柳七。
赵铁山（扑通又跪下）：沈砚，他什么都不知道！他爹娘的事，他一点都不知道！
沈砚（攥紧拳头）：所以他整天在我跟前晃，一口一个驿丞大人——
赵铁山（抓住他衣摆）：你要抓他，先把我这条老命拿走。
沈砚（俯身，一字一字）：我不抓他。但谢云舟的兵，天亮就到。
△ 院门外，传来急促的脚步声。
柳七（画外，喘着气）：驿丞大人！后山……后山坟被挖了！
△ 沈砚和赵铁山同时僵住。
沈砚（脸色骤变）：哪座坟？
柳七（冲进门，满脸是汗）：就是那座没碑的！土是新翻的，坑是空的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5集 驿卒之名

△ 后山空坟前，沈砚蹲身捻起一把新土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土是湿的，挖的人没走远。
柳七（喘着气）：大人，我方才在坡上看见一个人影，往商队方向跑了。
赵铁山（盯着空坑，声音发虚）：我亲手埋的……整整二十年，怎么就成了个空坑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赵叔，埋人的时候，那驿卒身上还有什么？
赵铁山（眼神一颤）：一件破驿卒服，一枚铜扣，还有……一封信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信呢？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烧了。他临死前说，信不能留，留了会死人。
柳七（脱口）：那您怎么知道送钱给谁？
赵铁山（猛地抬头）：他说的！他说孩子姓什么、住哪、几岁，我一个字都没记错！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那个重伤的驿卒，叫什么名字？
赵铁山（嘴唇哆嗦）：他……他没说全名，只说自己姓林，是个跑关外线的。
柳七（愣住）：姓林？驿站姓林的……
沈砚（接话）：林小满。
△ 赵铁山缓缓点头，眼眶红了。
赵铁山（哽咽）：小满她爹。他救的那个孩子，就是每年领马料钱的人。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他救的到底是谁？
赵铁山（抓住沈砚手腕）：大人，我答应过他不说。可谢云舟的兵天亮就到，再不说，就来不及了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你说，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
赵铁山（咬牙，一字一字）：那孩子，是北狄王庭的遗孤。
△ 柳七踉跄后退一步，脚踩滑了土。
柳七（失声）：北狄……遗孤？
赵铁山（闭眼）：他爹娘逃回中原，就为护这个孩子。你爹查这笔钱，也是查到了这里。
沈砚（缓缓攥紧那枚铜扣）：所以林小满的爹娘，不是逃人，是护人。
赵铁山（睁开眼）：可谢云舟要的，从来不是真相。
△ 远处，一队火把正朝后山逼近。
柳七（脸色煞白）：大人，兵到了！
沈砚（把铜扣塞进柳七手心）：拿着，去找崔令仪。天亮之前，这东西不能落在谢云舟手里。
柳七（攥紧铜扣）：那您呢？
沈砚（转身迎向火把）：我去会会谢云舟——账，该当面算一算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6集 林小满的爹

△ 驿站灶房，天没亮。林小满蹲在灶前，眼睛肿着。
沈砚（站在门口）：小满，你爹娘的事，你知道多少？
林小满（摇头）：我爹从不提从前，只说边关冷，让我多添柴。
柳七（蹲她对面）：他们说……你爹救过一个孩子。
林小满（抬头）：孩子？我娘临死前说过一句，说家里本该有个弟弟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弟弟？
林小满（抹眼泪）：我以为是没养活。现在想想，我娘说这话时，一直看着北边。
柳七（倒吸一口）：北边……北狄。
沈砚（踱步）：你爹从北狄逃回来，怀里抱着个婴儿，自己却伤重死了。
林小满（站起来）：那我爹埋在哪？我要去看他！
△ 沈砚和柳七对视一眼，谁都没说话。
林小满（抓住沈砚袖子）：大人，你说话啊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坟是空的。昨夜被人挖了，尸骨不见了。
林小满（愣住）：空的……
柳七（赶紧扶她）：小满，你先坐下。
林小满（突然甩开）：我爹一辈子躲躲藏藏，死了连骨头都保不住？
沈砚（沉声）：挖坟的人，是想让这条线断掉。
林小满（红着眼）：那孩子呢？我爹拼死救的孩子，还活着吗？
沈砚（看着她）：活着。就在这驿站里。
△ 林小满猛地抬头，目光越过沈砚，落在柳七身上。
林小满（声音发抖）：柳七……你爹，是不是也从不提从前？
柳七（脸色惨白）：我爹说我是捡来的。
沈砚（缓缓开口）：赵铁山答应林驿卒，每年送一笔马料钱，保那孩子平安。
林小满（一步步走近柳七）：所以你爹送的钱……是给我爹的？
柳七（后退半步）：我不知道，小满，我真不知道。
△ 院外传来整齐的马蹄声，由远及近。
沈砚（脸色一变）：谢云舟来了。
林小满（抓住柳七的手）：不管你是谁，你都是我弟弟。
柳七（眼眶通红）：小满姐——
△ 门被一脚踹开，甲士涌入。谢云舟站在门口，手里捏着一枚北狄铜扣。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好一出姐弟相认。柳七，你爹的坟，我替你迁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7集 圣旨之下

△ 驿站正堂，甲士林立。谢云舟展开圣旨，沈砚挡在柳七身前。
谢云舟（扬声）：奉旨彻查北狄遗孤，格杀勿论——沈驿丞，让开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遗孤是谁，将军查清楚了？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你查了三十七集的那个人，还要我点名？
柳七（从沈砚身后探出）：我？我是北狄遗孤？谢将军，你疯了吧！
谢云舟（抖开圣旨）：你爹是北狄逃人，你娘是王庭侍女，册子上写得明明白白。
沈砚（伸手按住圣旨一角）：册子哪来的？二十年了，谁留的底？
谢云舟（笑容一僵）：沈砚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意思是——这册子，只有当年经手灭口的人，才拿得出来。
△ 谢云舟猛地抽回圣旨，甲士齐齐拔刀半寸。
谢云舟（语速加快）：沈砚，你空口无凭，我奉旨办差！
赵铁山（从人群后挤出，扑通跪下）：将军，那孩子是我埋的，要杀杀我！
柳七（冲上前拽赵铁山）：赵叔你起来！你没埋过谁！
沈砚（盯着谢云舟）：将军，你父亲当年在北狄王庭，待了多久？
△ 谢云舟脸色骤变，圣旨一角被他攥出褶皱。
谢云舟（咬牙）：沈砚，三日后午时，我再来提人。这三天，你最好把嘴闭上。
△ 谢云舟转身，甲士退潮般撤出。沈砚低头，看见地上落着那枚北狄铜扣。
沈砚（捡起铜扣）：赵叔，这扣子，你认得。
赵铁山（瘫坐在地）：认得……那夜黑衣人里，有一个，戴的就是这种扣子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8集 圣旨之下

△ 谢云舟踏进门槛，铜扣在指间一转，甲士分列两侧。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沈驿丞，圣旨到，跪吧。
沈砚（没动）：将军先说说，这铜扣从哪座坟里刨出来的？
谢云舟（展开黄绢）：奉旨彻查北狄遗孤，格杀勿论。你查了三十七集，该交人了。
柳七（往前一步）：遗孤是谁？你说清楚。
谢云舟（盯着他）：就是你查了三十七集的那个人——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
林小满（挡在柳七身前）：将军认错人了，他姓柳，是驿站的人。
谢云舟（嗤笑）：姓柳？他爹姓什么，你问过吗？
沈砚（慢声）：将军，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你手里这道旨，是谁递上去的？
谢云舟（语速一顿）：兵部行文，圣上朱批，轮得到你问？
沈砚（往前半步）：那巧了，赵铁山昨天供出一个人——当年埋人的，不止他一个。
谢云舟（瞳孔一缩）：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那夜带头的黑衣人，左手少了半截小指。
△ 谢云舟下意识把左手缩进袖中。
柳七（猛地抬头）：是你爹的人？
谢云舟（拔刀半寸）：柳七，你再胡言，我现在就办了你。
林小满（哭腔）：你办他之前，先把我办了！他是我弟弟！
谢云舟（收刀，阴笑）：好。三日之内，把遗孤交到将军府。交不出——
△ 他把铜扣往地上一掷，铜扣滚到柳七脚边。
谢云舟（转身）：我就把这驿站，连人带账，一起烧了。
△ 甲士退尽，门板晃了两下，铜扣在柳七脚边打转。
柳七（弯腰捡起，声音发抖）：沈大哥，他说的遗孤……是不是我？
沈砚（按住他肩）：先去后山。赵铁山埋的那个人，坟是空的。
柳七（攥紧铜扣）：空的？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有人比我们早一步，把尸骨换走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39集 遗孤现身

△ 驿站后厨，天未亮。沈砚翻着一本边关户籍旧册，柳七蹲在灶前烧火。
沈砚（指着册页）：柳七，你爹的名字，在户籍上只记了五个字——外来户，无籍。
柳七（拨火的手停住）：我爹说过，老家遭了灾，一路逃荒过来的。
沈砚（合上册子）：可赵铁山说，你爹来驿站那晚，怀里抱着个婴孩，裹的是北狄王旗。
柳七（猛地站起）：北狄王旗？沈大哥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看着他）：遗孤被寄养在边关一户人家——查遍户籍，只有你家，二十年前凭空多出一个孩子。
柳七（后退一步）：我……我是我爹捡的，他亲口说的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他捡的不是弃婴，是北狄王庭最后的血脉。
柳七（嗓音发哑）：那你查了三十八集，查出来的人……是我？
△ 沈砚没答，把一枚铜扣放在灶台上，正是昨夜谢云舟掷下的那枚。
柳七（盯着铜扣）：这扣子，跟我爹留下的一模一样……
沈砚（沉声）：赵铁山认了。钱是他送的，人是你爹救的，而那个孩子——
柳七（抢话，声音发颤）：别说了！
△ 灶膛火苗一蹿，柳七猛地转身，撞翻了灶台上的粗瓷碗。
柳七（背对沈砚）：我从小被人骂野种，我爹只说，活着比什么都强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柳七，你听我说——
柳七（回头，眼眶通红）：沈大哥，他给了我三日。三日之后，要么我死，要么驿站烧成灰。
沈砚（按住他肩）：那就用这三天，把二十年前的账，翻个底朝天。
△ 柳七攥紧铜扣，指节发白。
柳七（哽咽）：我爹娘的坟，还在后山。他们……是不是也因为这个死的？
沈砚（低声）：你爹救的是北狄遗孤，自己没能活过那年冬天——这个答案，够不够你撑三天？
柳七（抬起头，咬着牙）：够。沈大哥，后山那坟，我陪你去挖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0集 柳七的身世

△ 后山空坟前，柳七攥着铜扣，蹲在坑边。
柳七（声音发飘）：沈大哥，我爹说我是捡来的……捡来的孩子，用得着谢云舟烧驿站？
沈砚（盯着坑底）：你爹哪年捡的你？
柳七（愣住）：二十年前，冬天，驿站后门。
沈砚（缓缓转身）：那年冬天，赵铁山埋了一个人。
△ 柳七猛地站起，铜扣差点脱手。
柳七（嗓子发紧）：你是说，我爹埋的……是我亲爹？
沈砚（摇头）：埋的是你爹。可你爹临死前托赵铁山，每年给一个孩子送钱。
柳七（打断）：那笔马料钱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送的就是你。
△ 柳七退了一步，脚跟踩进虚土里。
柳七（苦笑）：我算过那笔账，一年不差，分毫不差。我还骂过领钱的人不要脸。
沈砚（按住他肩）：你爹娘逃回中原，是为了护一个北狄孩子。
柳七（抬头）：护谁？
沈砚（沉默片刻）：护你。
柳七（声音陡然拔高）：我是北狄人？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你是被托付的人。托付你的人，拿命换了你的命。
柳七（蹲下，把脸埋进膝盖）：我爹……我爹到死都没跟我说一个字。
△ 沈砚从怀里摸出那页旧账，递到柳七眼前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账上写无名，是怕人查。你爹给你留的，不是名字，是活路。
柳七（抬头，眼睛通红）：那我现在算什么？无名过客的儿子，还是北狄遗孤？
沈砚（把账页塞进他手里）：算沈砚的兄弟。三日之内，我保你。
柳七（攥紧账页，忽然冷笑）：保我？谢云舟要烧驿站，你拿什么保？
沈砚（转身望向山下）：拿这本账。二十年的账，总有人怕它见光。
△ 山下驿站方向，一点火光忽地亮起，又灭了。
柳七（站起身）：沈大哥，驿站那边——
沈砚（脸色一沉）：走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1集 柳七的选择

△ 驿站大门外，谢云舟率兵围住，柳七站在门内，沈砚挡在他身前。
谢云舟（扬声）：沈驿丞，圣旨在，交出北狄遗孤，本将不牵连旁人。
沈砚（不动）：谢将军，驿站地界，驿丞说了算。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你一个九品驿丞，拿什么拦我？
沈砚（从怀中取出驿丞印，举高）：拿这方印。要抓人，先踏过它。
谢云舟（眯眼）：你以为本将不敢？
△ 谢云舟拔刀上前一步，赵铁山从侧面冲出，一把抱住他的刀鞘。
赵铁山（嗓子发哑）：将军！这孩子是我看着长大的，他不是什么遗孤！
谢云舟（甩开）：老东西，你也想一起进大牢？
柳七（从沈砚身后走出来，声音发抖）：别打了……我跟他走。
沈砚（回身抓住柳七手腕）：柳七，你说什么胡话？
柳七（低头看账页）：沈大哥，我姓柳还是姓阿史那，我自己都糊涂了。
柳七（苦笑）：可我爹娘埋在这，我不能让驿站为我烧成灰。
谢云舟（收刀冷笑）：算你识相。押走。
沈砚（一步跨到门前，声音压得极低）：谢云舟，你听好——二十年前那笔马料钱，我还没查完。
谢云舟（脚下一顿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账本烧了，账还在我心里。你敢动柳七一根头发，我让你谢家二十年的旧账，连夜送到京城。
谢云舟（脸色微变，随即大笑）：沈驿丞，威胁朝廷命官，罪加一等。
△ 谢云舟挥手，两名亲兵上前架住柳七。
柳七（回头喊）：沈大哥！灶膛——灶膛里的东西！
△ 柳七被拖走，驿站门前的火把映着沈砚攥紧的拳头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2集 印信被夺

△ 驿站大堂，谢云舟坐在沈砚的椅子上，把驿丞印拿在手里转。
谢云舟（慢悠悠）：沈驿丞，这印，本将替你保管三天。
沈砚（站在堂下）：将军要搜驿站，总得给个名目。
谢云舟（把印往桌上一磕）：私通北狄，窝藏遗孤，够不够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柳七是驿卒，吃的是朝廷的粮，不是北狄的。
谢云舟（起身，走到沈砚面前）：可他爹娘，是二十年前从北狄逃回来的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将军连这个都查到了？
谢云舟（笑）：我查的比你早。沈砚，你不如跟我干，查案这事，你有一手。
沈砚（退后半步）：谢将军抬举。我这人认死理，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
谢云舟（收起笑）：三天。三天之内，你交不出遗孤的证据，驿站查封，柳七问斩。
谢云舟（转身往外走）：对了，那本账，本将会派人来取。
△ 谢云舟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站在角落的林小满一眼。
谢云舟（意味深长）：厨娘，你爹娘当年走的那条路，本将也熟。
△ 谢云舟带兵离去，林小满腿一软，扶住灶台。
林小满（声音发颤）：沈大哥，他……他看我那一眼，是什么意思？
沈砚（快步走向灶膛）：先别管他。柳七说的灶膛——
△ 沈砚从灶膛灰里扒出油布包，打开，是那本账。
赵铁山（跟进来，压低声音）：沈驿丞，谢云舟把印拿走了，你现在连驿站都调不动。
沈砚（翻开账本）：印没了，账还在。
林小满（突然想起）：沈大哥，灶膛里的火……我今早烧过。
沈砚（手一顿）：什么时候？
林小满（脸色发白）：谢云舟的人进驿站之前，我添过一把柴。
△ 沈砚低头看账本，最后一页的纸角，已经焦黑卷起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3集 崔令仪出手

△ 驿站正堂，崔令仪把一袋银子拍在桌上，谢云舟负手而立。
谢云舟（挑眉）：崔掌柜，你一个商队，凭什么保驿站的人？
崔令仪（拨着算盘）：凭我这趟货值三千两，押在将军府做保。
谢云舟（嗤笑）：三千两换一个北狄奸细？你亏大了。
崔令仪（抬眼）：亏不亏，三天后见分晓。
谢云舟（转身）：三天？圣旨可等不了三天。
崔令仪（收算盘）：圣旨没到边关，将军印也没盖在我货单上。
△ 谢云舟脸色一沉，手按在刀柄上。
谢云舟（压着火）：崔令仪，你这是在拿商队前程赌。
崔令仪（起身）：我崔家商队走关二十年，赌的就是一个信字。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好，三天。三天后若查不出真相，连你一起关。
△ 谢云舟甩袖出门，门帘重重落下。
沈砚（从屏风后走出）：三千两押一个柳七，你图什么？
崔令仪（倒了杯茶）：我图那笔无名马料钱的来路。
沈砚（坐下）：你也知道那笔钱？
崔令仪（手一顿）：我爹的商队，二十年前丢过一箱马料。
沈砚（目光一紧）：丢在哪？
崔令仪（盯着茶面）：丢在驿站后山的雪地里，连车带马，再没找回来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那箱马料，是不是送去北狄王庭的？
崔令仪（攥紧茶杯）：沈驿丞，三天，你只有三天。
△ 崔令仪把一枚商队令牌推到沈砚面前。
崔令仪（起身）：拿着这个，边关十二个铺子随你调人。
沈砚（收下令牌）：你不怕谢云舟连你一起办？
崔令仪（走到门口）：我爹说过，账可以烂，人不能烂。
△ 崔令仪掀帘而去，沈砚低头看令牌，背面刻着一个“崔”字。
沈砚（喃喃）：二十年前丢的马料……赵铁山，你到底瞒了多少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4集 倒计时

△ 驿站后院，赵铁山蹲在柴堆旁，沈砚把令牌递到他眼前。
赵铁山（抬头）：崔家的令牌？她肯帮你？
沈砚（蹲下）：赵叔，二十年前那箱马料，是不是你经手的？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都行……都过去了，你问它干啥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林小满爹娘怎么死的，你也说都行？
赵铁山（手一抖）：沈驿丞，你别逼我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谢云舟只给我三天，柳七在牢里等。
赵铁山（沉默片刻）：……稳婆，去找接生的稳婆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稳婆？
赵铁山（压低嗓门）：当年那孩子出生，是她接的生。
沈砚（追问）：哪个稳婆？住哪？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我只知道姓周，住在关外十里坡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十里坡在谢云舟的防区里。
赵铁山（抓住沈砚袖子）：所以你得快去，晚了人可能就没了。
△ 院门外传来马蹄声，柳七的声音从牢房方向传来。
柳七（隔墙喊）：沈大哥！密信！我截的那封密信——
沈砚（跑到墙边）：信怎么了？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送信的人说，兵部回信了，落款还是那个“周”字。
沈砚（脸色一变）：周怀安？
柳七（压低）：不是他。送信的说，京城兵部有个姓周的侍郎，专管边关军马。
沈砚（攥紧令牌）：周侍郎……那封密信是往兵部送的。
赵铁山（站起来）：沈驿丞，姓周的、姓周的——当年接生的稳婆，也姓周。
沈砚（愣住）：你是说，稳婆和兵部周侍郎……
赵铁山（声音发抖）：我不敢想，可这关外，哪有这么多巧合。
△ 沈砚望向牢房方向，又看向手中令牌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赵叔，你守驿站，我去十里坡。
赵铁山（拉住他）：天亮前回不来，谢云舟就要提人。
沈砚（甩开手）：那就让柳七多撑一夜。
△ 沈砚翻身上马，令牌在夜色里晃了一下。
赵铁山（冲着马背喊）：沈驿丞——稳婆要是问起，就说“马料钱”三个字！
沈砚（勒马回头）：马料钱？
赵铁山（老泪纵横）：她听得懂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5集 稳婆之口

△ 十里坡破院，沈砚推门而入，稳婆正背对门缝灯而坐。
沈砚（压着喘）：老人家，我是驿站的，问一件事。
稳婆（没回头）：驿站的事，我老婆子早不沾了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二十年前腊月，您接生过一个孩子。
稳婆（手一抖）：腊月里生的娃多了，我记不清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马料钱。
△ 稳婆猛地转身，油灯晃了一下，照出她脸上的疤。
稳婆（盯着他）：这三个字，二十年没人敢在我跟前说。
沈砚（放缓）：赵铁山让我来的，他守驿站走不开。
稳婆（冷笑）：赵铁山还活着？他倒命硬。
沈砚（坐下）：那孩子，到底什么来头？
稳婆（别开脸）：来头？来头大了，我这条命就是为这事丢的半张脸。
沈砚（逼近）：孩子身上，有没有留下什么物件？
稳婆（声音发紧）：一块布，裹孩子的，不是中原的料子。
沈砚（追问）：布上绣着什么？
稳婆（闭眼）：一个“隼”字，我认得，那是北狄王旗的绣法。
△ 沈砚猛地站起，袖口带翻了灯芯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旗呢？
稳婆（苦笑）：我藏了二十年，就等一个敢问马料钱的人。
△ 她从灶膛灰里扒出一块焦边残旗，旗角绣着半个“隼”字。
沈砚（接过，指节发白）：这孩子，如今在哪户人家？
稳婆（盯他）：你查了这么久，心里没数？
沈砚（一顿）：柳七。
稳婆（摆手）：走吧，天亮前离开十里坡，别让人看见你来过。
沈砚（转身又停）：您为何肯说？
稳婆（吹灯）：因为再不说，这世上就没人记得那孩子姓什么了。
△ 门外，远处一声马嘶，稳婆脸色骤变。
稳婆（急促）：有人跟来了——快走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6集 隼字旗

△ 商队营帐，沈砚把残旗摊在案上。阿史那隼盯着旗角，久久没动。
阿史那隼（缓缓）：这旗，你从哪弄来的？
沈砚（直视）：十里坡一个稳婆，藏了二十年。
阿史那隼（伸手又缩回）：二十年前王庭内乱，我妹妹怀胎出逃，再没音信。
沈砚（推旗近前）：旗上这个“隼”字，您认得。
阿史那隼（声音低）：认得，那是我王族的绣法，绣旗的是我母亲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那孩子出生时，身上裹的就是这块旗。
阿史那隼（闭眼）：裹旗出生，是王庭遗孤的规矩，为的是日后认亲。
沈砚（追问）：您妹妹逃往中原，为何没人追查？
阿史那隼（睁眼）：追查的人都死了。我派过三批人，没一个回来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那孩子还活着，就在边关。
阿史那隼（猛地抬头）：在哪户人家？
沈砚（顿了顿）：驿站里，一个叫柳七的驿卒。
阿史那隼（踉跄一步）：柳七……姓柳？
沈砚（点头）：他爹二十年前从北狄逃回，冬天就没了。
阿史那隼（喃喃）：逃回中原的，不是他爹，是我妹妹的护卫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那柳七的爹娘——
阿史那隼（攥紧旗角）：护卫夫妇，替我妹妹养孩子，养到死。
△ 帐帘被猛地掀开，一名商队护卫跌进来。
商队护卫（急喘）：首领，谢云舟的兵马围了营地，说要搜北狄密物！
阿史那隼（收旗入怀）：沈驿丞，这旗我先收着。
沈砚（拦他）：柳七还在牢里，三日期限只剩两天。
阿史那隼（盯他）：两日之内，我让谢云舟动不了柳七。
沈砚（眯眼）：您拿什么让他动不了？
阿史那隼（掀帘，背对火光）：拿他父亲还活着这件事。
△ 沈砚愣在原地，帐外火把连成一片。
阿史那隼（回头）：沈驿丞，账不平，人心不平——这话是你说的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您怎么知道？
阿史那隼（笑）：因为二十年前，说这话的人，是我妹妹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7集 阿史那隼的妹妹

△ 大帐内火盆噼啪，阿史那隼将旗角摊在案上。
沈砚（盯着旗角）：您说，您妹妹带着孩子逃往中原？
阿史那隼（手指抚过旗上隼字）：那年王庭内乱，我送她出城，她说孩子不能死在草原上。
沈砚（压低声）：她一个人，抱着婴儿，怎么过得了边关？
阿史那隼（抬眼）：有人接应——一个中原驿卒，姓林。
沈砚（一震）：林小满的爹？
阿史那隼（点头）：姓林的把她安置在驿站后山，一住就是半年。
沈砚（追问）：后来呢？她人呢？
阿史那隼（沉默片刻）：那年冬天，驿站来了黑衣人，姓林的抱着孩子先走，她留下断后。
沈砚（声音发紧）：她没走出来。
阿史那隼（攥紧旗角）：我找了二十年，只找到这块旗，和一笔年年不断的马料钱。
△ 沈砚从怀里取出账页，推到阿史那隼面前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这笔钱，赵铁山用自己的俸禄，送了二十年。
阿史那隼（盯着账页，忽然笑了）：我妹妹没看错人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那柳七——阿史那隼（打断）：他是我外甥，也是姓林的一家人拿命护下来的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两日期限，您说能让谢云舟动不了，这话还算数吗？
阿史那隼（将旗角收入怀中）：算数。不过沈驿丞，你得先替我做一件事。
沈砚（警惕）：什么事？
阿史那隼（缓缓）：把谢云舟的父亲，从我的马队里请出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8集 遗孤真相

△ 牢房外，沈砚与阿史那隼并肩而立，狱卒远远退开。
沈砚（望着牢门）：您早就知道谢岐山藏在您的马队里？
阿史那隼（负手）：他改名换姓，在我队里喂了五年马，我只当他是个哑巴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那他为什么肯出来作证？
阿史那隼（侧头）：因为他儿子要杀他灭口，他不出来，就得死。
△ 牢门打开，柳七被带出，手上还带着镣铐。
柳七（看见阿史那隼，愣住）：沈驿丞，这位是……
沈砚（按住他肩膀）：柳七，你听我说，你本名叫阿史那霁。
柳七（瞪眼）：什么阿史那——我姓柳，我爹是驿卒柳大牛！
阿史那隼（上前一步）：你爹是柳大牛，你娘是林氏，可你身上流的血，是我妹妹的。
柳七（后退撞上牢门）：胡说！我爹说我是捡来的，捡来的也是柳家的种！
沈砚（沉声）：你娘林氏，二十年前抱着你从北狄王庭逃出来，你爹柳大牛接应，在后山藏了半年。
柳七（嗓子发哑）：后来呢？
沈砚（别开脸）：后来黑衣人追来，你娘断后，没能走出来。你爹带着你，活过了那个冬天。
△ 柳七缓缓蹲下，镣铐磕在地上。
柳七（抬头看阿史那隼）：那你……你是我什么人？
阿史那隼（蹲下身，与他平视）：我是你舅舅。你娘，是我亲妹妹。
柳七（嘴唇发抖）：那笔马料钱……
阿史那隼（声音放轻）：赵铁山答应你爹，每年送一笔钱，保你平安长大。他送了二十年。
沈砚（低声道）：账平了，人心也该平了。可你还没平——柳七，谢云舟要杀你，不是为朝廷。
柳七（猛地抬头）：那是为什么？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因为他父亲当年私通北狄叛军，你爹娘，就是被灭口的。
△ 牢门外，一阵急促脚步声由远及近。
狱卒（慌张跑入）：沈驿丞！谢将军带兵把驿站围了，说……说今夜就要提人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49集 谢云舟的算盘

△ 牢房内，火把噼啪。沈砚把账本摊在草席上，柳七盯着那行“无名”二字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谢云舟围驿站，不为抓你，为灭口。
柳七（攥紧草席）：我一个小驿卒，值当他动兵？
沈砚（指尖点账）：他爹谢岐山，二十年前私通北狄叛军。你爹娘，就是经手人。
柳七（愣住）：我爹……不是逃难来的？
沈砚（合上账本）：是逃命来的。你爹护的，是北狄王庭的种。
△ 牢门外传来甲胄碰撞声，由远及近。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那遗孤是谁？周怀安说，遗孤被寄养在边关一户人家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那户人家，姓柳。
柳七（后退撞上墙）：我？我是北狄人？
沈砚（一把拽住他）：你爹临终托赵铁山送钱，保的就是你。
△ 牢门被踹开，谢云舟提剑跨入，身后两名亲兵按刀。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沈驿丞好本事，牢里也能串供。
沈砚（挡在柳七身前）：谢将军，你爹当年灭口，如今轮到儿子灭迹？
谢云舟（剑尖一指）：血口喷人。我奉旨查遗孤，格杀勿论。
沈砚（不退）：旨上写的是遗孤，不是柳七。你急什么？
谢云舟（眼神一沉）：沈砚，你挡得住我一剑，挡得住我身后三千兵马？
△ 谢云舟从袖中抖出黄绢，圣旨一角露在火光下。
谢云舟（一字一顿）：明日午时，我提人。谁拦，同罪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你怕的不是遗孤，是你爹还活着。
谢云舟（剑锋一顿，随即收剑）：明日午时，驿站门前。
△ 谢云舟转身离去，牢门重新落锁。
柳七（瘫坐在地）：沈大哥，我……我真是北狄人？
沈砚（蹲下，声音发沉）：你是不是北狄人不重要。重要的是，谢云舟要你死，你爹娘当年也是这么死的。
柳七（抬头，眼眶发红）：那我爹娘，到底护的是谁？
沈砚（缓缓起身）：护的是你。账上那笔钱，就是证据。
柳七（猛地站起）：我要见他——谢岐山。他活着，就得给我爹娘一个交代。
△ 沈砚将账本塞进柳七怀里，吹灭火把。
沈砚（低声道）：天亮之前，我们出不去。但有人，能进来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0集 旧事重提

△ 牢房角落，一道身影从暗处走出——崔令仪提着食盒。
崔令仪（掀开盒盖）：三倍银子买不来你，一盒饭总行吧？
沈砚（接过）：崔掌柜，牢里可不是谈生意的地方。
崔令仪（瞥一眼柳七）：我商队出关的货，被谢云舟扣了。他说我夹带北狄密函。
沈砚（一顿）：密函？你带了吗？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带了。但不是给北狄的，是给谢岐山的。
柳七（猛地抬头）：你认识谢岐山？
崔令仪（放下食盒）：他是我商队里的马夫，二十年了，喂马、铡草，从不说话。
沈砚（压低声音）：谢云舟之父，藏在你的商队？
崔令仪（点头）：他自己找上门的。说躲一个人，躲了二十年。
△ 崔令仪从袖中抽出一角焦黄的布片，摊在草席上。
崔令仪（指尖点布）：这是他昨夜塞给我的，说若他出事，就交给查账的驿丞。
沈砚（凑近看）：这是……北狄王旗的边角，绣着半个“隼”字。
柳七（呼吸急促）：隼字旗。稳婆说，我出生时裹的就是这面旗。
沈砚（缓缓坐下）：谢岐山藏着这旗角，就是留了一手。
崔令仪（收起布片）：谢云舟围驿站，一半为杀你，一半为找他爹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他爹若肯作证，当年是谢云舟逼他假死，独占军功——
崔令仪（接口）：那谢云舟就不是查遗孤，是杀父灭口。
△ 牢门外，传来三声叩门暗号。周怀安的声音压低传来。
周怀安（门外）：沈驿丞，我带了京城密旨的抄本。谢岐山，我找到了。
沈砚（快步到门边）：人在哪？
周怀安（喘息）：商队马厩。但谢云舟的亲兵，已经往那边去了。
柳七（抓住沈砚手臂）：沈大哥，我爹娘用命护我，我不能让他再死一次。
沈砚（回头，一字一顿）：那就抢在谢云舟前头。天亮之前，把谢岐山带出来。
崔令仪（起身）：我的商队，我的马夫。这趟，我出人。
△ 崔令仪从食盒底层摸出一把短刀，拍在沈砚掌心。
崔令仪（压着嗓子）：账不平，人心不平。今晚，先把人抢平了。
沈砚（握刀）：周大人，密旨上还写了什么？
周怀安（门外，声音发抖）：写了——彻查谢氏。可落款，被人用朱笔圈了三个字。
沈砚（一顿）：哪三个字？
周怀安（一字一顿）：杀无赦。
△ 牢房外，远处传来马匹嘶鸣，火把光映红窗纸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1集 灭口之夜

△ 驿站后厨，赵铁山蹲在灶前，手里攥着一把冷灰。
赵铁山（嗓子发紧）：那夜也是这个时辰，灶里烧的也是这个柴。
沈砚（蹲下）：你说黑衣人来了十几个，是从哪个方向进的驿站？
赵铁山（指窗外）：北墙。翻墙进来，脚上裹着布，一点声都没有。
沈砚（皱眉）：裹布行刺，是军中手法。
赵铁山（点头）：我那时在灶房值夜，听见马厩那边有人喊了一声。
△ 赵铁山摊开手心，掌纹里嵌着一道旧疤。
赵铁山（盯着手）：林小满他爹把人往马厩里引，自己堵在门口。
沈砚（低声）：他手里有刀吗？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有。一把劈柴的刀，砍卷了刃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一个人挡十几个，他图什么？
赵铁山（抬头）：图屋里那个婴儿多喘一口气。
△ 灶膛里一根柴爆开，火星溅到赵铁山脸上。
赵铁山（抹脸）：我抱着孩子从狗洞爬出去，背后全是刀碰刀的声音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你回头了吗？
赵铁山（哽住）：回了。我看见他跪在地上，怀里还死死搂着个包袱。
沈砚（一顿）：包袱里是什么？
赵铁山（声音抖）：一块王旗碎片，还有……他婆娘的一只鞋。
△ 沈砚慢慢站起身，指节攥得发白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所以那笔马料钱，你从自己俸禄里扣了二十年。
赵铁山（老泪滚落）：我答应过他，保这孩子平安。可我连他姓什么都没敢问。
沈砚（伸手扶他）：今夜，把没问的问完。
△ 门外，柳七探头进来，脸色发白。
柳七（结巴）：沈大人，崔掌柜的人到了，可……可她身后跟了一队骑兵。
沈砚（霍然转身）：谁的旗？
柳七（咽口水）：黑底红边——谢云舟的先锋营。
△ 赵铁山猛地抓住沈砚手腕。
赵铁山（嘶声）：快走！从灶膛后头那条暗道，带孩子走！
沈砚（反握他的手）：暗道通向哪？
赵铁山（盯着灶膛）：通后山，通那座空坟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2集 血账

△ 后山石洞，赵铁山搬开石块，取出油布包着的旧账本。
沈砚（展开账页）：每年同一天，同一笔数，分毫不差。
赵铁山（指着末行）：这是我头一年写的，手抖，字歪。
沈砚（逐行看）：第一笔，来源写的是“俸禄结余”。
赵铁山（自嘲）：我一个驿丞，一年才几个钱？省了二十年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您自己的儿子那年病死了，药钱都拿不出。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都行，没事，命该如此。
沈砚（合账）：赵叔，这账不平。
赵铁山（哽咽）：平不平的，人活着就行。
△ 洞外传来脚步声，柳七连滚带爬冲进来。
柳七（喘气）：大人！将军府贴告示了，说驿站窝藏北狄余孽，三日内自首！
赵铁山（把账本往沈砚怀里一塞）：拿走，快走。
沈砚（抓住他手腕）：您呢？
赵铁山（甩开）：我去认罪，换柳七一条命。
柳七（急眼）：赵叔，您认什么罪？那孩子是我！
赵铁山（一巴掌拍在他肩上）：你闭嘴！你爹娘拿命换你，不是让你送死！
沈砚（挡在洞口）：都别吵。账本在手，谢云舟就动不了柳七。
赵铁山（摇头）：大人，您不懂，他手里有圣旨。
沈砚（一顿）：圣旨上写的是彻查谢氏，不是抓柳七。
赵铁山（愣住）：那朱笔圈的字……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杀无赦，圈的是谢岐山。
△ 赵铁山腿一软，跪在地上。
赵铁山（喃喃）：二十年了，这笔血账，终于要翻过来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3集 账本真相

△ 驿站内堂，灯芯将尽。沈砚把二十本旧账摞在桌上，赵铁山站在门口不敢进来。
沈砚（翻到最后一页）：赵铁山，你进来。这笔无名马料钱，每年三两七钱，分毫不差。
赵铁山（搓着手）：大人，都行、没事，账您说了算。
沈砚（把算盘一推）：三两七钱，正好是你当年月俸的七成。二十年，你拿自己的俸禄，替驿站养一个孩子。
赵铁山（腿一软，扶住门框）：您……您怎么算出来的？
沈砚（指着账页）：别人做假账是往多里做，你做假账是往少了做。怕人查出来，你连碎银都抹了零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哑）：那年冬天，林小满她爹把孩子塞给我，浑身是血，就说了四个字——保他平安。
沈砚（慢慢合上账本）：所以这钱，不是马料钱，是买命钱。
赵铁山（蹲在地上）：我答应过的事，砸锅卖铁也得办。
△ 柳七端着一碗热汤进来，在门口站住。
柳七（小声）：大人，谢云舟的人，又在外头转悠了。
沈砚（把账本往怀里一收）：账平了，人心也该平了。赵铁山，明日你带我去见一个人。
赵铁山（抬头）：谁？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当年给柳七接生的稳婆。
△ 赵铁山猛地站起来，脸色煞白。
赵铁山（一把攥住沈砚手腕）：大人，那稳婆……三年前就搬走了，没人知道去哪。
柳七（碗差点脱手）：我爹说我是捡来的，原来我真是……
沈砚（按住柳七肩膀）：先别急着认。你爹娘拿命护你二十年，你得活着查清楚。
△ 窗外传来一声马嘶，接着是三声短促的叩门。
柳七（探头）：这么晚了，谁还来？
沈砚（吹灭灯）：别出声。赵铁山，后门走。
△ 门缝里塞进一张纸条。沈砚捡起，就着残灰一看——上面只有两个字：周怀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4集 周怀安归来

△ 驿站后门，月色下站着周怀安，一身风尘，手里攥着个布包。
沈砚（没请他进门）：周大人，您说过别查了。今夜怎么自己回来了？
周怀安（往门里看了一眼）：路过。听说您把账本合上了，我来讨杯茶。
沈砚（侧身让路）：茶有，话得说清楚。您调走那年，到底查到哪一步？
周怀安（坐下，把布包放桌上）：查到一个名字，就不敢往下查了。
柳七（抢话）：是不是谢云舟他爹？
周怀安（看他一眼）：小七，你爹当年也是这么问我的。
沈砚（倒茶）：周大人，您妻儿，回来了吗？
△ 周怀安端茶的手停在半空。
周怀安（苦笑）：大人哪壶不开提哪壶。当年我查到谢岐山假死，第二天，我妻儿就被“请”进京城。
沈砚（放下茶壶）：谁请的？
周怀安（把布包推过去）：兵部一个姓周的主事，跟我同宗，拿我全家性命逼我闭嘴。
柳七（拍桌）：那您现在回来，不怕了？
周怀安（解开布包，露出一本旧册）：怕。可我听说圣旨上朱笔圈的是谢岐山，不是你们。
沈砚（翻开旧册）：这是什么？
周怀安（压低声音）：谢岐山假死那年的军需账。上面有一笔，跟驿站的无名马料钱，同一天、同数目。
沈砚（猛地抬头）：你是说，送钱的人不止赵铁山一个？
周怀安（摇头）：我是说，有人借赵铁山的手，替谢岐山养孩子。赵铁山以为自己在报恩，其实被人当了二十年的枪。
△ 柳七手里的茶碗“啪”地落地。
柳七（嗓子发紧）：那我爹娘……是谢岐山杀的？
周怀安（别开脸）：你爹娘逃回中原那夜，接应的人，就是谢岐山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所以谢云舟要杀你，不是怕你认亲，是怕你知道——你爹娘的死，从头到尾都是谢家的局。
△ 院外突然火光大亮，马蹄声围了上来。
周怀安（脸色骤变）：不好，我被人跟了！
沈砚（把两本账册塞进灶膛，压上柴）：柳七，从后山走，去找阿史那隼。
柳七（不肯动）：大人，您呢？
沈砚（推他一把）：账在我脑子里，他们抓我没用。
△ 大门被一脚踹开，谢云舟提着刀站在火光里。
谢云舟（笑）：沈驿丞，深更半夜，跟谁喝茶呢？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5集 活着的死人

△ 沈砚从灶膛取出烧焦一角的账册，柳七从后山折返，浑身湿透。
柳七（喘气）：大人，阿史那隼的人说，商队里有个马夫，二十年前来的，从不露脸，只喂马。
沈砚（吹掉账页上的灰）：二十年，不露脸，只喂马——谢岐山还活着。
柳七（瞪眼）：谢云舟他爹？他不是二十年前就死在北狄乱军里了吗？
沈砚（合上账本）：死人若真死了，谢云舟半夜烧什么香？
△ 门外，周怀安带着阿史那隼进来，阿史那隼手里捏着一块马料。
阿史那隼（慢悠悠）：我这马夫，喂马从不喂夜草。昨夜他喂了，还往料里掺了东西。
沈砚（抬眼）：掺了什么？
阿史那隼（摊开掌心）：北狄王庭的断魂草，专毒识字的马。
周怀安（低声）：他怕有人从马嘴里知道什么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带我去见他。
△ 商队马厩，一盏油灯下，谢岐山背对众人刷马，动作迟缓。
沈砚（停在三步外）：谢将军，还是该叫你——马夫老岐？
谢岐山（手一顿，继续刷）：客人认错人了，我姓岐，不姓谢。
沈砚（缓缓）：你儿子昨晚围了驿站，要杀柳七，要烧账本。
谢岐山（刷子落地）：他……真动手了？
沈砚（蹲下捡起刷子）：你躲了二十年，就为看他走到这一步？
谢岐山（转过脸，满脸沟壑）：我假死，是他逼的。他说我活着，他永远只是个“谢家子”。
阿史那隼（倚在门边）：所以你替他瞒了二十年，连你妹妹的孩子都不敢认？
谢岐山（浑身一震）：你……你是阿史那隼？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柳七就是那个孩子。你儿子要杀的，是你亲外甥。
△ 谢岐山瘫坐在地，双手捂住脸，肩膀剧烈发抖。
谢岐山（哽咽）：我早知道……可我不敢说。谢云舟拿我当死人，我才活到今天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现在，你只有一条路——活着作证。
△ 马厩外，一支冷箭破窗而入，钉在谢岐山身侧的木柱上。
谢岐山（抬头）：他来了……他连我也不放过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6集 马夫之面

△ 马厩内，沈砚拔下箭，箭杆上刻着将军府的火印。
沈砚（举箭）：亲爹也要灭口，谢云舟比我想的还急。
谢岐山（攥着断魂草）：这草，是我替他收的。他怕马夫识字，怕有人认出北狄王庭的暗记。
柳七（冲进来，盯着谢岐山）：你就是……我舅舅说的那个马夫？
谢岐山（看着他，嘴唇哆嗦）：你长得像你娘……眼睛像。
柳七（后退一步）：别跟我提我娘！我爹娘怎么死的，你说清楚！
谢岐山（站起来，声音发哑）：那夜，谢云舟带人围了驿站。你爹把婴儿塞给赵铁山，自己引开追兵。
柳七（抓住他衣领）：你当时在哪？你是将军，你拦不住？
谢岐山（闭上眼）：我拦了。谢云舟说，我若拦，连我一起算叛军。
沈砚（拉开柳七）：所以你就装死，看着你儿子的刀砍向你妹夫？
谢岐山（老泪纵横）：我懦弱了二十年，今天不想再躲了。
阿史那隼（开口）：光掉泪没用。谢云舟的兵已经封了三条出关的路。
沈砚（展开烧焦的账册）：他封路，是怕这账本送到京城。
柳七（咬牙）：大人，我们怎么送？
沈砚（看谢岐山）：靠他。谢云舟最想不到的，是他死了二十年的爹替他送信。
谢岐山（一震）：你要我……去见他？
沈砚（递过账册）：不是见。是站在他面前，告诉他——你活着，账就翻得了。
△ 谢岐山接过账册，手抖得几乎拿不住。
谢岐山（低声）：我这一去，他要么认我，要么杀我。
周怀安（推门）：还有第三条路——我的人查到，兵部密使后天到边关。
沈砚（目光一沉）：后天之前，谢云舟必动手。
柳七（攥拳）：那我们还等什么？
△ 谢岐山把账册揣进怀里，转身走向马厩后门。
谢岐山（回头）：柳七，你爹娘的坟，我每年都去。碑上没字，我心里刻着。
沈砚（追一步）：谢岐山，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你欠的，这次一并还。
谢岐山（跨上马）：告诉谢云舟——他爹，回来了。
△ 马蹄声远去，沈砚转身，院外传来整齐的甲胄声。
周怀安（脸色骤变）：不好，他把兵引来了！
沈砚（推开后窗）：他不是引兵——他是拿命给我们换时间。
△ 窗外火光冲天，谢云舟的声音遥遥传来。
谢云舟（厉声）：沈砚！交出账本，否则驿站今夜就是你的坟！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7集 谢岐山的证词

△ 商队马厩内，谢岐山卸下马鞍，沈砚立在草料堆旁。
谢岐山（头也不回）：你追到马厩来，就不怕谢云舟的兵把这儿围了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他围他的，我问我的。二十年前那夜，驿站死了几个人？
谢岐山（手一顿）：三个。林小满爹，还有两个守门的老驿卒。
沈砚（压低声）：动手的是谁？
谢岐山（转身）：我带的兵。谢云舟下的令，我动的手。
沈砚（上前一步）：你亲口说的，敢在公堂上再说一遍吗？
谢岐山（苦笑）：我躲了二十年，就是等一个能让我开口的人。
沈砚（逼视）：谢云舟逼你假死，好独占军功——这话你认？
谢岐山（点头）：他连我棺材都备好了，就埋在边关乱葬岗。
△ 马厩外传来甲胄撞击声，火把光透进木缝。
谢岐山（急促）：沈驿丞，我跟你走。但有一样——
沈砚（侧耳）：说。
谢岐山（一字一句）：当年北狄王庭内乱，是谢云舟他爹先递的刀。
沈砚（眼神一沉）：所以柳七爹娘，是替谢家背了二十年的黑锅。
谢岐山（老泪）：账上那笔马料钱，我每年都盯着，不敢断。
周怀安（从后门闪入）：沈砚！谢云舟把驿站围了，赵铁山在门口挡着！
沈砚（对谢岐山）：你从后门走，周怀安带路，去京城找兵部。
谢岐山（迟疑）：那你呢？
沈砚（整理衣襟）：我留下。账本在我身上，他不敢烧驿站。
△ 沈砚推开门，火光映红半边天，谢云舟立马阵前。
谢云舟（冷喝）：沈砚，最后一遍——账本，交出来。
沈砚（举步上前）：谢将军，你爹让我带句话。
谢云舟（脸色骤变）：你说什么？
沈砚（一字一顿）：他说——他回来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8集 父子反目

△ 驿站门前，火把围成半圆，谢云舟握缰的手青筋暴起。
谢云舟（厉声）：沈砚，你拿个死人唬我？
沈砚（平静）：死人？谢岐山就在你身后商队里，要不要我请他出来？
谢云舟（拔剑半寸）：你敢——
赵铁山（横在门前）：将军，驿站里有圣上亲批的账册，烧不得！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赵铁山，你一个老驿丞，也配拦我？
赵铁山（不退）：都行、没事——可这本账，不行。
△ 商队方向，谢岐山策马而出，停在火光边缘。
谢岐山（沙哑）：云舟，二十年了，你连爹都认不出了？
谢云舟（手一抖，剑落半寸）：你、你怎么还活着？
谢岐山（下马）：我假死，是你安排的。我活着，是天不肯收。
谢云舟（嘶声）：你闭嘴！你早该死在北狄！
谢岐山（一步步走近）：我死了，你就能把私通北狄的罪名，全推给我？
沈砚（插话）：谢将军，账本上那笔无名马料钱，你查了二十年，查明白了吗？
谢云舟（转头瞪他）：沈砚，你少在这儿挑拨！
谢岐山（从怀中掏出一卷旧帛）：这是当年你给我的密令，上面有你的印。
△ 谢岐山将帛书掷在地上，火光照出朱红印痕。
谢云舟（后退一步）：伪造的！全是伪造的！
周怀安（从人群后走出）：将军，我调走那年，你也是这么跟我说的。
谢云舟（环视四周）：好、好——今晚谁也别想走！
△ 谢云舟举剑劈向谢岐山，沈砚侧身挡上，剑锋划破衣袖。
沈砚（按住手臂）：谢云舟，你这一剑，砍的是你亲爹。
谢云舟（喘着粗气）：我没有这样的爹！
谢岐山（跪地）：云舟，爹替你背了二十年，够了。
谢云舟（剑尖发抖）：你闭嘴！你闭嘴——
△ 远处马蹄声骤起，周怀安高举一卷黄绸。
周怀安（高喊）：京城密旨到——彻查谢氏，抗旨者斩！
谢云舟（僵在原地）：不可能……兵部怎么会……
沈砚（低声）：谢将军，你递出去的那封密信，收信人早就换了。
谢云舟（剑落地）：沈砚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等我跳。
沈砚（拾起剑）：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你爹的账，你的账，今晚一起算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59集 驿站之战

△ 驿站大门外，火把连成一片，谢云舟的兵马将驿站围得铁桶一般。

谢云舟（拔剑，语速极快）：沈砚！我父亲假死欺君，你包庇他，就是同罪！

沈砚（站在门内，平静）：谢将军，你围的是朝廷驿站，不是你家后院。

谢云舟（冷笑）：驿站？过了今晚，这里就是一堆灰。

△ 赵铁山提着一把旧刀，从侧门绕出，挡在院墙缺口处。

赵铁山（嗓子发紧）：都行，没事……今夜不行。谁进这道门，我砍谁。

谢云舟（嗤笑）：一个老驿丞，一个穷驿卒，也想挡我三百精兵？

柳七（从马厩后探出头，飞快）：三百？将军您数数，西边那队人马，旗号可不是您的。

△ 谢云舟猛地回头，西侧高坡上亮起一排火把，阿史那隼的商队骑手张弓以待。

阿史那隼（慢悠悠）：谢将军，我这人做买卖，讲究个本钱。你动驿站，我就断你后路。

谢云舟（咬牙）：北狄蛮子也敢插手中原军务？

阿史那隼（不紧不慢）：我插的不是军务，是二十年前的一笔旧账。

△ 崔令仪从驿站账房走出，手里举着一本册子，身后跟着十几个商队伙计。

崔令仪（扬声）：谢将军，你父亲谢岐山当年私通北狄叛军的往来账目，我这儿有一份抄本。

谢云舟（脸色骤变）：你胡说！那账早烧了——

崔令仪（挑眉）：烧了？做生意的，谁不留一手底账？三倍银子我都不卖，就等今天。

△ 谢云舟剑锋一转，直指崔令仪。沈砚一步跨出，横在中间。
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谢云舟，你父亲就在你身后那辆马车上。你要不要回头看一眼？

△ 谢云舟浑身一僵，缓缓回头。马车帘掀开，谢岐山走下来，一身马夫旧衣。

谢岐山（声音沙哑）：云舟，收手吧。那笔军功，是爹用别人的命换的。

谢云舟（握剑的手在抖）：你闭嘴……你早就该死了……

△ 谢云舟忽然暴起，一剑刺向谢岐山。赵铁山扑上去，用刀背磕开剑锋，自己肩头被划开一道血口。

赵铁山（闷哼）：都行……没事……这一剑，我替二十年前那晚挨了。

谢云舟（嘶吼）：都给我上！杀——

△ 远处马蹄声骤起，周怀安高举一卷黄绸，率一队禁军冲入火把圈内。

周怀安（高喊）：京城密旨到——彻查谢氏，抗旨者斩！

△ 谢云舟僵在原地，剑尖垂地。全场鸦雀无声。

谢云舟（喃喃）：不可能……兵部怎么会……

沈砚（低声）：谢将军，你递出去的那封密信，收信人早就换了。

谢云舟（剑落地）：沈砚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等我跳。

沈砚（拾起剑）：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你爹的账，你的账，今晚一起算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0集 援兵至

△ 驿站院内火把通明，谢云舟的兵马被围在中央。周怀安翻身下马，将黄绸密旨递到沈砚手中。
周怀安（喘着粗气）：京城八百里加急，兵部换了新尚书，第一道令就是查谢氏。
谢云舟（嘶声）：周怀安！你妻儿还在京城，你敢——
周怀安（打断）：我妻儿三天前就被新尚书派人接出牢了，谢云舟，你拿什么逼我闭嘴？
△ 谢云舟后退半步，手按在刀柄上，指节发白。
崔令仪（从廊下走出）：谢将军，你的兵已经两个时辰没领到军令了。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我商队出关前，顺手把你传令的亲兵拦在了城门口。
谢云舟（转头瞪她）：你一个商贾，敢断我的令？
崔令仪（扬了扬手里的账册）：商贾只认账。你欠驿站的马料钱，我替你算过了——够砍三回脑袋。
赵铁山（从人群里挤出，声音发抖）：云舟，你爹跪在那儿呢，你连看都不看一眼？
△ 谢岐山仍跪在地上，旧伤让他撑不住身子，一手撑着地。
谢岐山（抬头）：云舟，爹假死二十年，就为替你瞒那一夜的灭口。
谢岐山（咬牙）：可你今日若动刀，你连最后一点人味都没了。
谢云舟（猛地拔刀）：都给我住口！我奉的是圣旨——
沈砚（上前一步，展开密旨）：密旨上写的是“彻查”，不是“格杀”。
沈砚（一字一句）：你手里的那道圣旨，是兵部旧档里翻出来的废纸，新尚书已经作废了。
谢云舟（脸色骤变）：不可能……我亲眼验过印——
沈砚（从怀里取出一页纸）：你验的那枚印，是你的幕僚仿的。他昨夜已经招了。
△ 谢云舟的刀“当”一声落地，他环顾四周，亲兵们纷纷垂下兵器。
谢云舟（踉跄）：沈砚，你从一开始就在等我跳。
沈砚（拾起刀，递还给他）：账不平，人心就不平。你爹的账，你的账，今晚一起算。
△ 周怀安展开密旨，高声宣读。火把下，谢云舟被两名亲兵反剪双手。
周怀安（合上密旨）：谢云舟，押入大牢，听候发落。
△ 人群外，柳七挤进来，手里攥着一卷旧布，脸色发白。
柳七（声音发紧）：沈大哥，后山那坟……又被人动过了。
沈砚（回头）：什么时候？
柳七（咽了口唾沫）：就刚才，谢云舟围驿站那会儿。坟里那件驿卒服，不见了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1集 无名之名

△ 驿站后院，天光微亮。柳七攥着那卷旧布站在石阶下，沈砚从后堂出来。
沈砚（压着嗓子）：驿卒服不见了，你为何先来找我，不去找赵铁山？
柳七（把旧布往怀里一塞）：赵叔昨晚一直守在大牢门口，没离开过半步。
沈砚（脚步一顿）：那后山是谁动的？
柳七（摇头）：我追出去，只捡到这个——布角上绣了个“霁”字。
△ 沈砚接过布角，凑近晨光细看。
沈砚（缓缓念出）：阿史那霁。这不是中原的绣法。
柳七（嗓子发干）：沈大哥，我爹说过，我生下来时裹着一块旧布，上头就绣着这个字。
沈砚（盯着他）：你爹什么时候说的？
柳七（低下头）：他咽气前，就说了这一句，再没别的。
△ 沈砚把布角收进袖中，转身往正堂走。
沈砚（边走边说）：去把赵铁山叫来，当着他的面，你把这块布再看一遍。
柳七（追上来）：沈大哥，我到底是谁家的孩子？
沈砚（停步，没回头）：你先别问自己是谁，先问这块布为什么偏偏这时候被人翻出来。
△ 柳七愣在原地，晨风吹得他衣角直抖。
柳七（喃喃）：谢云舟人都押了，还有谁惦记一件死人衣裳？
沈砚（回头，一字一句）：惦记衣裳的人，是怕衣裳上那两个字，落到我手里。
△ 正堂门被推开，赵铁山扶着门框站在门口，脸色灰白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颤）：那块布……我认得。当年裹孩子的，就是它。
柳七（猛地转身）：赵叔，您早知道？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我答应过你爹，等你满二十二，才告诉你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2集 账平人心平

△ 正堂内，赵铁山坐在条凳上，双手搁在膝上，一动不动。
沈砚（把布角摊在桌上）：赵铁山，当年你埋的人，到底埋的是谁？
赵铁山（盯着布角）：埋的是林小满她爹。他咽气前，把孩子塞给我，只说了两个字——姓霁。
柳七（抢话）：那我爹娘呢？他们又是谁？
赵铁山（抬起头）：你爹是驿站最好的驿卒，你娘是北狄逃出来的牧民家的女儿。
沈砚（慢慢坐下）：所以林小满她爹护的，是你。
柳七（后退半步）：我……我是北狄人？
赵铁山（站起身）：你是边关驿站养大的孩子，谁生的不重要，谁养的才重要。
△ 柳七攥紧拳头，肩背绷得笔直。
柳七（嗓子里带颤）：那这二十年的马料钱，是您一年一年从俸禄里抠出来的？
赵铁山（点头）：你爹托我保你平安。我一个老驿丞，能做的就这一件。
沈砚（翻开账本，推到柳七面前）：账本上每一笔无名支出，都是你的命。
柳七（手指按在账页上）：沈大哥，这账……还查吗？
沈砚（合上账本）：账平了。从今往后，你不是无名过客，你叫阿史那霁。
△ 柳七怔住，眼泪砸在账本封皮上。
柳七（咬牙）：我不改姓。我爹姓柳，我就姓柳。
沈砚（看着他）：那就叫柳霁。名字里留着你爹的姓，也留着你娘的根。
△ 赵铁山从怀里摸出一串旧铜钱，放到柳七手心。
赵铁山（声音发哑）：这是最后一年的马料钱，我攒够了，今天交给你。
柳七（握紧铜钱）：赵叔，往后这账，我来记。
沈砚（起身）：下一任驿丞，我荐你。可有一件事你得先办。
柳七（抬头）：什么事？
沈砚（望向门外）：后山那件驿卒服，得找回来。衣裳上那个“霁”字，还有人怕它见光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3集 边关月

△ 驿站后院，夜。柳七蹲在灶前，一枚一枚数着铜钱。
柳七（嘀咕）：三百六十五文，一年一文，二十年……赵叔这账，比驿站的账还细。
赵铁山（靠在门框上）：数什么数，钱是死的，人是活的。
柳七（抬头）：赵叔，我爹当年，是不是也这么数过？
赵铁山（别开脸）：你爹不数钱，他只说——保一个孩子的平安，比什么都值。
△ 沈砚从廊下走来，手里托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驿卒服。
沈砚（把衣裳递过去）：衣裳找回来了，后山土里埋的，就这一件。
柳七（接过，手指摩挲衣角）：这上头……真有字？
沈砚（点灯）：灯下看，领口内侧，绣着半个“霁”字。
柳七（凑近，声音一颤）：是我娘的手艺。她绣东西，最后一针总往回勾。
赵铁山（突然开口）：小七，你爹临死前说了一句话。
柳七（猛地转头）：什么话？
赵铁山（攥紧拳头）：他说，别让孩子知道自己是北狄人，让他做个中原的柳七。
沈砚（沉声）：可如今，全边关都知道了。
△ 院外传来马蹄声，崔令仪掀帘而入，手里捏着一张帖子。
崔令仪（把帖子拍在桌上）：京城来的调令，明日一早，有人来接驿站。
柳七（抓起帖子）：接驿站？那我呢？
崔令仪（冷笑）：调令上写得明白——新任驿丞，姓谢。
沈砚（拿过帖子，一字一句）：谢云舟的人。
柳七（把驿卒服往怀里一抱）：这驿站，我不交。
崔令仪（挑眉）：不交？人家带着兵来，你拿什么挡？
沈砚（缓缓坐下）：拿账本挡。二十年的账，一笔一笔，都是谢家的罪。
△ 窗外，远处火光一闪，似有兵马移动。
崔令仪（压低声音）：他们比调令先到。
柳七（握紧铜钱）：来得好，我正好问问，我爹娘是怎么死的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第64集 无名有碑

△ 后山坟前，天刚亮。沈砚、柳七、赵铁山立在无碑坟前。
沈砚（把石碑扶正）：碑上刻什么，你定。
柳七（蹲下，手抚碑面）：就刻“无名过客”四个字。
赵铁山（哽咽）：你爹要是听见，该多高兴。
柳七（起身）：赵叔，我爹不图高兴，他图的是——这世上没白死的人。
△ 崔令仪快步上山，手里拿着一封信。
崔令仪（递信）：周怀安连夜送来的，京城那边，谢岐山的证词递上去了。
沈砚（拆信）：谢云舟已经被扣，圣旨不日就到。
柳七（愣住）：那……我不用跑了？
崔令仪（抱臂）：跑什么跑，你如今是阿史那霁，北狄王庭的外甥，谁敢动你？
柳七（摇头）：我不叫阿史那霁，我叫柳七，我爹给我取的名。
沈砚（拍他肩）：名字是你爹留的，记着就好。
△ 赵铁山从怀里掏出那本旧账，翻到最后一页。
赵铁山（递账本）：二十年的马料钱，一笔没差，今天交给你。
柳七（接过，翻开）：最后一页……沈大人写了字。
沈砚（轻声）：无名过客，有名有姓。
柳七（念出声，嗓子发紧）：无名过客，有名有姓……这八个字，我爹等了二十年。
△ 柳七从布袋里抓出一把马料，轻轻放在碑前。
柳七（低声）：爹，娘，账平了。
赵铁山（抹泪）：平了，人心也平了。
崔令仪（转身，声音发涩）：商队要出关了，柳七，跟我走一趟？
柳七（抬头）：去哪？
崔令仪（不回头）：北狄王庭的旧地，把你娘的旗，插回去。
沈砚（望向关外）：驿站我替你守着，你去吧。
柳七（站起身，把驿卒服披上）：等我回来，这驿站，我接着记。
△ 远处关隘，晨光刺破云层，一队商队的旗子在风里展开。
柳七（望着旗子，忽然开口）：沈大人，那本账，最后一页还空着一行。
沈砚（看他）：留着做什么？
柳七（一字一句）：留给下一个需要平账的人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—— 本文来自有剧本 youjuben.com ——
